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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漢代儒家學者劉向（前 77–前 6）開創的《列女傳》文體，其始便圖文並置。故本

文所謂傳衍，便具圖文兩重意義，兩者均經歷了時間上的傳承與空間上的播延，其間因與

不同時空語境的交纏互動，而有相應形式、載體、內涵等變遷。本文擬對劉向《列女傳》

傳世兩千餘年間在東亞漢文化圈的傳衍過程，作一初步勾勒。首先概括漢唐之間、印刷術

發明之前，《列女傳》圖像經由圍屏、壁畫、石刻和卷軸的形式流傳；次論宋明印刷術普

及後，圖像如何進入《列女傳》木刻版本。而明代大量《列女傳》及仿作的刻印發行，又

影響激發了朝鮮與日本仿作的出現。因卷帙浩繁，斷難求全，惟冀能就目前筆者所蒐集的

有限資料，考察比勘，以期理解不同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等語境對於婦女道德空間建

構及其圖文表述所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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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由漢代儒家學者劉向（前 77–前 6）開創的《列女傳》傳統，其始便圖文並置。隨後

又有東漢壁畫、畫像石與畫像磚圖像等摹寫劉向《列女傳》故事，助長了《列女傳》的流

傳。東晉畫家顧愷之（341–402）根據劉向原著，為《列女傳》繪圖，傳世最早宋刻本即

標明為「顧虎頭 [愷之] 畫列女傳」。明代所刊數種《列女傳》及仿作，又各另配插圖。

劉向《列女傳》最早經由日本遣唐使帶入日本。德川承應年間（1652–1655），日本本土

據明版之一刻印劉向《列女傳》，而引發日本《列女傳》仿作，多配插圖。在朝鮮，則因

明成祖於永樂二年（1404）頒賜明代仿作《古今列女傳》，而引發朝鮮仿作，表現為其後

多種《三綱行實圖》的編撰發行，褒揚孝子、忠臣、烈女，均有圖像。 

故本文所謂傳衍，便具圖文兩重意義，兩者均經歷了時間上的傳承與空間上的播延，

其間因與不同時空語境的交纏互動，而有相應形式、載體、內涵等變遷。本文擬對劉向

《列女傳》傳世兩千餘年間在東亞漢文化圈的傳衍過程，作一初步勾勒。首先概括漢唐之

間、印刷術發明之前，《列女傳》圖像經由圍屏、壁畫、石刻和卷軸的形式流傳；次論宋

明印刷術普及後，圖像如何進入《列女傳》木刻版本。而明代大量《列女傳》及仿作的刻

印發行，又影響激發了朝鮮與日本仿作的出現，這將在第三、四兩節分別説明。因卷帙浩

繁，斷難求全，惟冀能就目前筆者所蒐集的有限資料，即數種中國本土及日本、朝鮮出版

的插圖《列女傳》及仿作，考察比勘，以期理解不同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等語境對於

婦女道德空間建構所生影響，並對這一建構經由《列女傳》圖文的表述，提出一些觀照

點，以引發進一步探討。 

二、漢唐之間《列女傳》圖像的流傳形式 

目前所知有關劉向編撰《列女傳》的記載，最早見其所著《七略．別錄》殘卷：「臣

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

分，畫之於屏風四堵。」1其後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類著錄：「劉向所序六

十七篇。」注曰：「《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2班固《漢

 
1 引自〔唐〕徐堅：〈屏風〉，《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599。 
2 〔東漢〕班固：〈藝文志〉，《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30，頁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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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劉向傳》記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

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3可

知《列女傳》編撰伊始，即有圖相配。至於此處的七篇、八篇之別，張濤以爲：「劉向編

撰《列女傳》時，圖既畫於屏風, 便不會以篇稱之, 故本傳所言八篇, 即傳七篇、頌一篇，

較為合理。《七略．別錄》所言七篇僅指傳而言, 未包括頌。」4 張濤又論其後劉向《列女

傳》的版本變遷： 

東漢中期以降，《列女傳》篇卷結構出現了重大變化。從《隋書．經籍志》、

《新唐書．藝文志》的著錄來看，東漢中期到北宋初期，《列女傳》十五卷本

已經流行，原八卷本漸佚。北宋嘉佑年間，集賢校理蘇頌對通行本《列女傳》

頌義、篇次重新整理，復定為八篇，與十五卷本並藏館閣。此後，長樂人王回

再加整理，「並錄其目， 而以頌證之」，將全書「刪為八篇，號《古列女

傳》」，「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慎（今本作順）、節義、辯通、孽嬖等

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為卒篇。」屬後人摻入的二十傳，「自周郊婦至

東漢梁嬺等， 以時次之」，號《續列女傳》。南宋嘉定年間，武夷人蔡驥

（孔良）在蘇、王定本的基礎上整理刊刻《列女傳》，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

小序七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各人傳後，題《古列女傳》七卷、《續列女傳》

一卷，或通題八卷。今所見各本皆由此而來。北宋時仍藏館閣的班昭注十五卷

本，不知佚於何時。5 

這裏張濤稍稍語焉不詳處在《列女傳》十五卷本的來歷。據《隋書·經籍志》，此本為

「劉向撰，曹大家注」。6 按曹大家即班昭（45–120？）。宋代曾鞏（1019–1083）〈《古

列女傳》目錄序〉論班昭注本甚詳：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

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

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

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

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

 
3 〔東漢〕班固：〈劉向傳〉，《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36，頁 1957–1958。參閲劉靜貞：

〈劉向《列女傳》的性別意識〉，《東吳歷史學報》第 5 期（1999），頁 16。 
4 張濤：〈劉向《列女傳》的版本問題〉，《文獻》總第 41 期（1989），頁 249。 
5 同前住，頁 249-250。加引號部分，張濤原注謂引自王回〈《古列女传》序〉。 
6 〔唐〕魏徵：〈經籍志〉，《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 33，頁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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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

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

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

無錄而在者亦眾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7 

而張濤所謂「屬後人摻入的二十傳」，經王囘整理題爲《續列女傳》者，亦有學者認爲乃

班昭所補。8 要之，有關劉向《列女傳》版本源流，乃至後世通行本《列女傳》是否劉向

原著，聚訟紛紜。上引張濤所述，主要依據宋人曾鞏、王囘、蔡驥等整理刻印宋版《列女

傳》的有關記錄，比照「今所見各本」所得結論。且其敘述版本歷史源流，簡要明晰，便

於本文第二節對於宋後各版《列女傳》的圖文討論。而對於後代《列女傳》版本圖文的研

究，亦可囘溯彌補由劉向舊書亡後、到宋人整理刊刻本之間傳承過程的資料缺失，可證宋

人所述，符合史實。 

有關印刷術發明之前《列女傳》圖像的研究，著作甚豐。9 李征宇〈語圖關係視野下

的《列女傳》文本及其圖像〉一文，綜述梳理此前研究成果，詳實明瞭，可資參考。因本

文重點在研討宋代以後版畫圖繪《列女傳》及其在東亞的流衍，故參照李作，課以實圖，

添加注釋，以期對宋代以前《列女傳》圖像傳統作一概括介紹，為下文提供歷史背景及比

勘材料。讀者擬對此傳統作深入瞭解，可據本節注文提供資料，自行研讀。 

劉向自謂「畫之於屏風四堵」，可知與其《列女傳》相關的圖像，最早繪於屏風之

上。故李征宇列「屏風圖像」為印刷術發明之前《列女傳》圖像第一類，但李指出，其實

屏風畫淵源有自，劉向以前，漢景帝時人羊勝《屏風賦》曰：「屏風鞈匝，蔽我君

王。……畫以古列，顒顒昂昂。」此處「古列」，當指古代賢士烈女，可為君王道德楷模

者。又如《漢書．敘傳》載漢武帝「乘輿幄坐張畫屏風」，其中「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

樂」10，應即其後劉向《列女傳．孽嬖傳》中妲己故事，以爲君王之戒者。故李征宇謂劉

向「編撰以及圖繪《列女傳》進行勸誡的目的確實是承古而來。」11 劉向之後，繪有列女

 
7. 見阮氏《文選樓叢書》摹刊南宋余氏本《新編古列女傳》，刊發於清道光五年（1825）。此本前有曾

鞏〈《古列女傳》目錄序〉及王囘〈《古列女傳》序〉，目錄後有蔡驥序。全書卷末有江藩〈《古列

女传》跋〉與阮福摹刊宋本〈《列女傳》跋〉。下簡稱「阮氏摹宋本」或「阮氏本」、「阮本」。本

文下引《列女傳》原文均出此本，僅標卷號與傳記標題，不再一一注明出處。 
8. 參閲 Anne Behnke Kinney, trans. and ed., Exemplary Women of Early China： The Lienü zhuan of Liu Xiang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xxxiii. 
9. 這方面的綜述，如日本學者黑田彰著，雋雪艷、龔嵐譯：〈列女傳圖概論〉，載《中國典籍與文化》

總第 86 期（2013），頁 107–122。劉麗娜：〈《列女傳》與漢畫像列女圖的圖文關係研究〉（徐州：

江蘇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Wen-chien Cheng, “The Pictorial Portrayal of Women and Didactic 

Messages in the Han and Six Dynasties,” Nan Nü 19 （2017）, 155–212. 
10. 〔東漢〕班固：〈敘傳〉，《漢書》，卷 100 上，頁 4200–4201。 
11. 李征宇：〈語圖關係視野下的《列女傳》文本及其圖像〉，《貴州文史叢刊》第 1 期（2012），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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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的屏風越加流行。而其功用也逐漸包括了感官愉悅，12 並由宮廷進入民居。包含列女

圖的古代屏風，目前所見最早者為 1966 年出土於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大將軍司馬金龍墓

漆畫屏風，墓主下葬於 484 年。13李征宇認爲：「這架屏風雖然晚于劉向時代的作品，但

從質地、結構到主題和裝飾風格來看，它幾乎保留了記載中的漢代列女屏風的所有特

徵。」14 屏風上殘存的列女故事大多出自劉向《列女傳》，如有虞二妃、啟母塗山、周室

三母、魯之母師、齊田稷母見於卷一〈母儀傳〉，孫叔敖母、衛靈夫人見於卷三〈仁智

傳〉，蔡人之妻與黎莊夫人見於卷四〈貞順傳〉，班婕妤則出自〈續列女傳〉〔圖一〕。

此外尚有魯師春姜，俞士玲認爲當補入〈母儀傳〉。15 

 

 

 

 

 

 

 

 

 

 

 

 

 

 

 

 
12 〔劉宋〕范曄：〈宋弘列傳〉，《後漢書》載：「弘當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光武） 帝數

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

『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26，頁 904。 
13 這方面的專門研究有謝振發：〈北魏司馬金龍墓的漆畫屏風試析〉，《美街史研究集刊》第 11 期 

（2001），頁 1–55，206；張毓珊：〈試析司馬金龍漆畫屏風之圖繪風格的源流〉，《藝術論壇》第

4 期（2006），頁 129–155。 
14 李征宇：〈語圖關係視野下的《列女傳》文本及其圖像〉，同註 11，頁 72。 
15 見俞士玲：《漢晉女德建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頁 23。  

〔圖一〕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大將軍司馬金龍墓漆畫屏風

（局部），由上至下：卷一〈母儀傳〉之有虞二妃、周室

三母、魯師春姜，與〈續列女傳〉之班婕妤。南京博物院

編：《琅琊王——從東晉到北魏》（南京：譯林出版社，

2018），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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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_2〕山東嘉祥武梁祠畫像石後壁 (又稱西壁)，第一層從右至左為卷 4〈貞順傳〉之梁寡高行(圖上

白色標號#5)、楚昭貞姜 (#8)；卷 5〈節義傳〉之魯秋潔婦 (#6)、魯義姑姊(#7)(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http://museum.sinica.edu.tw/ja/exhibition/25/item/118/)（最後檢索 2021年 3月 7日）。 

印刷術發明之前的《列女傳》圖像第二

類，李征宇列為「壁畫、畫像石、與畫像磚圖

像」。這類以山東嘉祥武梁祠畫像石最為著

名。16祠建於漢桓帝元嘉元年（151），含《列

女傳》圖像 8幅〔圖二_1〕與〔圖二_2〕。 

 

 

 

 

 

另一較爲著名者為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墓建于東漢桓帝延熹年間（158–

165），墓中室的南、北、西三壁上，畫有 80 多則人物圖像。其中出自《列女傳》者有曾

子母、後稷母姜嫄、契母簡狄、王季母大姜、文王母大任、武王母大姒、魯秋胡妻、周主

忠妾、許穆夫人、曹僖妻、孫叔敖母、晉楊叔姬、晉氾氏母、鄒孟軻母、魯之母師、齊田

稷母、秦穆姬、楚昭越姬、蓋將之妻、代趙夫人等〔圖三〕。17 

 

 

 
16 這方面的專門研究有 Wu Hung,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7 這方面的專門研究，參閲日本學者黑田彰的系列論文〈列女伝図の研究——和林格爾後漢壁画墓の列

女伝図〉，共三篇，第一篇載佛教大學國語國文學會編：《京都語文》第 15 期（2008），頁 33–78；

第二篇載佛教大學學術委員會，文學部論集編集委員會編：《文學部論集》，第 94 期（2010），頁

1–19；第三篇載佛教大學國語國文學會編：《京都語文》第 17 期（2010），頁 97–131。 

〔圖二_1〕山東嘉祥武梁祠畫像石東壁，第二層從右

至左為卷 5〈節義傳〉之梁節姑姊（圖上白色標號

#1）、齊義繼母（#2）、京師節女（#3）；第四層最

左邊卷 6〈辯通傳〉之齊鍾離春 （#4）（中央研究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歷 史 文 物 陳 列 館

http://museum.sinica.edu.tw/ja/exhibition/25/item/119/ ）

（最後檢索 2021年 3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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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為絹本與紙本圖像。這類著名傳世者為東晉顧愷之的《列女仁智圖》〔圖

四〕。此圖描畫《列女傳．仁智》全部十五則傳記故事，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現存圖像

（宋摹本、絹本一卷）包含了其中十個故事內容，其中「楚武鄧曼」、「許穆夫人」、

「曹僖氏妻」、「孫叔敖母」、「晉伯宗妻」、「靈公夫人」、「晉羊叔姬」七個故事保

存完整；「齊靈仲子」、「晉范氏母」、「魯漆室女」三個故事只存一半。李征宇認爲： 

顧愷之的《列女仁智圖》多處可以體現漢代的意味，很可能直接承接於劉向的

列女圖。比如畫卷中多處保留了漢代的衣冠制度，如男子所戴的進賢冠，身著

的曲線大袖袍，女子的梳垂髾髻，身著的深衣等。又如蘧伯玉所乘坐的馬車稱

「軺車」，同樣是漢代形制，如今大量出土的漢畫像石、磚和壁畫中都可看到

與之相類似的圖像。18 

 
18 李征宇：〈語圖關係視野下的《列女傳》文本及其圖像〉，同註 11，頁 75。 

〔圖三〕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局部)内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和林格爾

漢墓壁畫》（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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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為《女史箴圖》〔圖五〕，其唐代摹本現藏大英博物館，宋摹本藏故宮博物院， 

〔圖四〕顧愷之：〈列女仁智圖〉(舊傳東晉顧愷之作，南宋人摹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28747.html,（最後檢索 2021年 3月 7日）。 

下載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7%E5%A5%B3%E4%BB%81%E6%99%BA%E5%

9B%BE)。 

〔圖五〕顧愷之：〈女史箴圖〉(舊傳東晉顧愷之作，唐人摹本，大英博物館藏。 

下載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B3%E5%8F%B2%E7%AE%B4%E5%9B%BE) 

（最後檢索 2021年 3月 7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7%E5%A5%B3%E4%BB%81%E6%99%BA%E5%9B%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7%E5%A5%B3%E4%BB%81%E6%99%BA%E5%9B%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B3%E5%8F%B2%E7%AE%B4%E5%9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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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顧愷之依據西晉張華《女史箴》所繪，而《女史箴》又是因受劉向《列女傳》影響而

作。19這兩幅作品，承上啓下，對宋代雕版印刷繪圖《列女傳》有直接影響（詳下）。 

綜上所述，劉向以後，東漢以來，各種《列女傳》圖像從内容到構圖均有共同之

處，比如司馬金龍墓屏風畫之班婕妤與顧愷之《女史箴圖》之班婕妤構圖如出一轍〔圖

六〕與〔圖七〕，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顧愷之對於後世的影響，而其影響將從宋版《列女

傳》插圖得到更爲廣泛的傳承（見下）。 

三、宋明清《列女傳》圖像的雕版印刷書籍呈現 

今所見劉向《列女傳》各刊印本，據上節所引張濤之論斷，皆由宋代蔡驥整理本而

來。而其中與上節所述宋代整理刻本與漢唐之間各種圖像有直接血緣關係者，當屬清揚州

阮氏《文選樓叢書》中之摹刻宋本，題曰《新編古列女傳》。其書摹刻，由清學者阮元

（1764–1849）之子阮福（1801–1875）主持，刊發於清道光五年（1825）。關於刊刻緣

由，阮福在其附於卷尾的《摹刊宋本列女傳．跋》内有如下闡述： 

明內府藏宋刻《列女傳》，本爲南宋建安余氏所刻，曾藏錢遵王家。乾隆戊申

在元和顧君抱冲家。嘉慶庚辰轉入予家。家大人付福曰：「此圖當分別觀之。

余嘗見唐宋人臨顧凱之列女傳圖長卷 [福案：此家大人編定內府書畫時所見，

不止一卷，有仁智等圖。又案：宋鄭夾漈《通志圖譜略》亦載有顧凱之列女

圖]，其中衣冠人物，與此圖皆同。若衛靈公所坐之矮屏，漆室女所倚之木

柱，皆與顧圖中相似而微有所減。其宮室樹石如孟母圖中書院之類，或有唐宋

 
19 專門研究有 Chen Pao-chen, “From Text to Images： A Case Study of the Admonitions Scroll in the British 

Museum” 《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12 期（2002），頁 35-61，286；方聞：〈傳顧愷之《女史箴圖》與

中國藝術史〉，《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12 期（2002），頁 1-33，285；巫鴻：〈《女史箴圖》新探：

體裁，圖像，敘事，風格，斷代〉，收入巫鴻主編：《漢唐之間的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北京：文

物出版社，2003），頁 509-530。 

〔圖六〕顧愷之：〈女史箴圖〉之班婕妤 〔圖七〕司馬金龍墓屏風畫之班婕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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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增，然卽此尙可見唐宋人古制。至于人物鐙扇之類。亦絶似虎頭畫《洛神

賦圖》，定爲晉人之本無疑。」 

福案：劉向《七略．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

從，爲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効，是非得失之分，畫之于屏風四堵。」據《別

錄》此語，知漢已畫《列女圖》于屏，是顧圖尙本于漢屏風，覩此猶可見古人

形容儀法也。惟是顧圖臨本之全，今不可見[《庚子消夏記》新安汪注宋卿跋

云：「晉顧虎頭《列女傳圖》元跋一十五變，四十九人，男二十四，女二十

一，童子四。歷歲深遠，流落遺脫。僕偶得其跡，僅存八變，男十五，女九，

童子四，總二十八人，缺七變，二十有一人。後于盛文肅公耳孫家，見有蟬翼

紙臨本，止一十四變，男女童子總四十四，亦少一變，缺五人。卷末有元友、

方回、逢源、葉夢得跋。因求假摹寫，以補眞跡之缺處，且竝錄四跋于後。寶

慶改元端月人日識。」]賴有此宋本，首尾完具，尙見其全。又考米南宮《畫

史》云：「今士人家收得唐摹顧筆《列女圖》，至刻板作扇，皆是三寸餘。」

此本除去《傳》、《頌》，但度圖之高下，與米史所言三寸恰合。然則余氏蓋

出于北宋摹刻本，北宋出于唐摹顧虎頭本，而縮低爲三寸無疑。 

顧君抱冲跋稱：「據王回序，則呂縉叔等所見圖止《母儀》、《賢明》二傳，

後并無從更得，今此圖蓋余氏所補繪。」殆未然也。唐臨《仁智》等圖，今世

猶傳，有絹紙本。呂縉叔所見殊爲未備。未可據王、呂說而反疑此圖爲南宋人

補繪也。蓋漢屏風不可見，而見于顧虎頭本；顧虎頭本不可全見，而全見于北

宋三寸板扇本；北宋本不可見，厪見于此南宋余氏本矣！又案錢遵王《讀書敏

求記》，記宋本《列女傳》曰：「卷首標題『晉大司馬參軍顧凱之圖畫』。卷

末一條云：『一本。永樂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蘇敬叔買到。』」當時採訪書籍，

必貼采買人氏名，鄭重不苟如此。內府珍藏，流落人閒，展轉得歸于余。今此

本卷末小白紙條，宛然尙在。是此本卽遵王所藏明內府本無疑。福九妹季蘭曾

用紙素于此圖描摹一通，豪髪畢肖。余復令良工將〈傳〉、〈頌〉影鈔，與圖

畫合而付梓。20 

阮福敘述影刻此書過程甚詳，其中與本文討論相關所可注意者有三。其一，所據原本為南

宋建安余氏勤有堂本。張濤據清人記述，謂該本乃傳世《列女傳》最古刻本。明末清初，

 
20 筆者標點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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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者錢謙益（1582–1664） 藏有两余氏本，其中之「内殿本」於錢去世後為其族人、清

代藏书家、版本學家钱曾 （字遵王，1629–1701）所收。後於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

進入清代四大藏書家之一顧之逵（字抱冲，1752–1797）之藏書樓小讀書堆，再於嘉慶二

十五年庚辰（1820）轉入阮家。21收藏者均爲大學問家大藏書家，則此書價值可見。 

其二，阮福此跋，重點不在辨證文本真僞及其形制，卻在辨證圖像來源。這一方面是

因爲原南宋余氏本已附曾鞏序與王囘（1048–1101）序，論述文本來源甚詳（第一節所引

張濤有關論述即主要根據曾、王兩序）。另一方面則因顧之逵獲建安余氏本之内殿本後，

於嘉庆元年（1796）請從弟、考據學家顧廣圻（字千里，1770–1839） 據此本校刻印行，

是爲顧氏小讀書堆重刊本。22但如阮福所言，顧氏昆弟因「據王回序，則呂縉叔等所見圖

止〈母儀〉、〈賢明〉二傳，後并無從更得」，而斷言「今此圖蓋余氏所補繪」，遂棄圖

不刻。故阮福在其跋言特地指出：「至于顧君千里所校本，惟刊〈傳〉、〈頌〉，未及圖

畫，末附考證，極爲精確。今予所摹刻者，特以圖畫爲重。如言考證自有彼本在。」 

其三，最重要者，為阮氏摹刻本描圖者

為阮元之女，阮福之妹阮季蘭。婦女前此已

有漢代班昭十五卷的《列女傳注》，是漢代

至唐代的《列女傳》主要文本。王照圓

（1763–1851）《列女傳補注》與梁端（?–

1825）《列女傳校注》是清考據學的重要成

果（清末又有蕭道管（1855–1907）《列女

傳集解》）。現在《列女傳》的圖像又因阮

季蘭的參與而得以延續。如此中國傳統知識

婦女為《列女傳》的傳承作出關鍵性的貢

獻。其文化史、學術史、婦女史意義，當另

文專述。在此特將阮季蘭所描之《列女傳．

仁智》中「衛靈夫人」〔圖八〕與「魯漆室

女」〔圖十〕與顧愷之《列女仁智圖》相關

片斷〔圖九〕與〔圖十一〕相比較，以證阮

福跋所言余氏本插圖中「衛靈公所坐之矮

屏，漆室女所倚之木柱，皆與顧圖中相似而

微有所減。」 

 

 
21 參閲張濤：〈劉向《列女傳》的版本問題〉，同註 4，頁 250–254。 
22 同前註。 

〔圖八〕阮氏摹刻《列女傳•仁智•衛靈夫人》 

〔圖九〕顧愷之〈仁智圖•衛靈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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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版古列女傳及顧愷之為其所作插圖，儘管多見於文獻記載，但其繪圖風格，整體看

來似未影響明代《列女傳》及朝鮮列女與日本列女仿作插圖（下詳）。目前所知插圖明版

《列女傳》有三，見下表（以版刻時間為序）： 

表一、明代繪圖《列女傳》 

 書名 刊刻者與刻印地點時間 附注 

1 唐富春刊《新鐫增補全

像評林古今列女傳》 

南京金陵三山街綉穀對溪書坊唐

富春，初刊應在 1580年代末。23 

現存版本為明萬曆十九年辛卯

（1591）余文台三台館刊本。書

尾有「萬曆辛卯秋余文台重梓」 

2 黃嘉育刊《古列女傳》 萬曆三十四年(1606)新都[徽州古

名]黃嘉育（懷英）序，本書七卷

坿《續列女傳》一卷。 

《四部叢刊初編》第 47 冊，内頁

印有「上海涵芬樓借印長沙葉氏

觀古堂藏明刊本」，應即黃嘉育

刊本，不知爲何佚去黃序。 

3 汪道昆增補《劉向古列

女傳》 

明萬曆(1573–1620)年間新安汪道

昆(1525–1593)增補，清乾隆四十

四年(1779) 鮑氏知不足齋刊本，

扉頁標「仇十州先生繪圖」。 

據周心慧《中國古版畫通史》所記，

此書有萬曆間真誠堂刊本，似刻於徽

州。至清乾隆年間鮑廷博「知不足

齋」得此板片，重為印行。 

 
23  俞為民：《明代南京書坊刊刻戲曲考述》：「富春堂，坊主唐富春，號對溪，堂址位於三山街。《浣

紗記》卷首署曰：「金陵對溪唐富春梓行。」(中國網路文學聯盟> 文藝史料> 古代文學> [專題]明清

戲曲 http://www.ilf.cn/Mate/38119_2.html 收錄：2004-6-3) （2021 年 3 月 7 日）。初刊時間據 Michela 

Bussotti, “Editions of Biographies of Women as Examples of Printed Illustrations from the Ming Dynasty”,

《漢學研究》第 2 期（2010），頁 169。 

〔圖十〕阮氏摹刻《列女傳•仁智•魯漆室女》 〔圖十一〕顧愷之〈仁智圖•魯漆室女〉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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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見，三部明版《列女傳》均刊刻於萬曆年間。排序第二的黃嘉育刻本《古列

女傳》雖晚出，但於文本則與上述阮氏摹宋本相同，24 惟一二處排序略有參差，25且文字

「也有後人孱入處」。26其圖畫則另出，據葉德輝 （1864–1927）《郋園讀書志》，「似

出明仇英一派人手筆。」27但有約佔全書四分之一強的圖版，其設圖與阮氏本相似，從側

面證明兩者文本應出同源，且黃嘉育刻本繪圖者應見過傳世余氏本插圖。 

惟其同源，將黃嘉

育刻本與阮氏摹宋本相

比較，可以從其中差異

看出明代語境對於插圖

所 生 影 響 。 米 蓋 拉 

（Michela Bussotti）  據

黃嘉育為其刻本所作序

言謂「插圖為無名氏所

作，其中元素既求與古代相合，但服飾等也符合現代趣

味」（Huang writes that the illustrations are anonymous, and 

that they present elements conforming to the past as well as to 

current taste in dresses, hairpins and so on）。28 此說誠是，

不過置景亦有變化。比如黃本與阮本第一卷首篇同爲「有

虞二妃」，構圖相似〔圖十二〕與〔圖十三〕，但屏風的

形制，阮本為單片，更符古制（全書它處亦如此），而黃

本則是後起的多片摺屏，黃本他圖中則單屏、摺屏、兩者

均見。又黃本中所見瓶花盆景，不見於阮本。29  

 

 
24  張濤經過相關考證後指出：「此本之來歷必本于宋槧無疑」，見其〈劉向《列女傳》的版本問題〉，

同註 4，頁 255。米蓋拉亦謂：“It is not the oldest illustrated Lienü zhuan from the Wanli period， but is 

connected to the 1825 publication . . . in the similarity of their texts. Both present 124 biographies： all 

chapters have 15 biographies （except the first， which has only 14， and the final chapter， which adds 20 

biograprues）” （Michela Bussotti， “Editions of Biographies of Women as Examples，” 179）.  
25  如卷一孟母故事阮氏摹宋本為第十一則，黃嘉育刻本為第九則。 
26  張濤：〈劉向《列女傳》的版本問題〉，同註 4，頁 255。張濤並加説明道：「卷一的《周室三母》

「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後多出二百二十六字，卷五更增出《上谷魏母》一傳。商務印書館《四部叢

刊初編》本即據葉德輝觀古堂所藏此本（佚去黃[嘉育]序） 影印， 但未刊《上谷魏母》一傳（目錄中

仍存）。」 
27  同前註。 
28  Michela Bussotti, “Editions of Biographies of Women as Examples,” 180. 
29  參閲文陽：〈《仇畫列女傳》插畫傢俱研究〉（長沙：中南林業科技大學設計學碩士論文，2016），

有關屏風論述見頁 87–88。 

〔圖十三〕黃嘉育刻《列女傳•母儀•有虞二妃》 

〔圖十二〕阮氏摹刻《列女傳•母儀•有虞二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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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黃嘉育刻《列女傳•仁智•魯臧孫母》 

而我更有興趣的，是將阮、黃兩本插圖與文本相結合而作比勘，則於婦女道德空間的

建構，及其主體性的呈現，可有更多發現。這其中一個重要的話題，便是圖版如何處理人

物之間的位置，從而表現人物的性別、階級關係與道德高下。在此須謹記孔子對於君子的

定義，是兼顧了階級地位與道德品性的，故即使社會階級地位偏低，以才德論則不遑多

讓。30以中國傳統中最有尊卑秩序的君臣關係而言，縱觀阮本插圖，女子跪姿，僅見上述

卷三《仁智》「衛靈夫人」一例〔圖九〕，但那應是跪坐之姿，因文中有「靈公與夫人夜

坐。」而黃本插圖卻多處展現女子跪君王的場景。 

以第三卷《仁智》「魯臧孫

母」〔圖十四〕與〔圖十五〕為

例。臧孫母之子魯大夫臧文仲使齊

被拘，「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

書，乃謬其辭」，書以隱語。魯君

臣得書，「莫能知之」，因臧孫母

「世家子也」，遂「召而問之」

（可見春秋時代貴族女子教育程度

之高）。阮本描繪臧孫母端立於魯

國君前，解説其子的隱語書信，體現其「識

微見遠」，因具大智慧而特有的尊嚴鎮定，

終得以拯救其子與家國於危難之中。同卷

「趙將括母」〔圖十六〕與〔圖十七〕記趙

括之母勸阻趙孝成王任用其子抵禦秦國，王

不聽，「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

言，故卒不加誅。」括母以其遠見卓識，使

括「妻子得存。」阮本描繪趙括母，著重表

現其踉蹌趨廷、上書以諫君王的急迫（戰國

貴族婦女也知書）。而黃本描繪兩母，皆泣

跪於國君座下。 

 

 

 

 
30  蕭公權指出：「君子一名，見於《詩》《書》，固非孔子所創。……惟《詩》《書》『君子』殆悉指

社會之地位而不指個人之品性。即或間指品性，亦兼地位言之。離地位而專指品性者絕未之見。孔子

言君子，就《論語》所記觀之，則有純指地位者，有純指品性者，有兼指地位與品性者 。……據吾人

之推想，孔子所言君子之第一義完全因襲《詩》《書》，其第二義殆出自創，其第三義則襲文而略變

其旨。舊義傾向於就位以修德，孔子則側重修德以取位」（《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一冊〔上海：商務

印書館，1947〕，頁 49-50）。 

〔圖十四〕阮氏摹刻《列女傳•仁智•魯臧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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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黃嘉育刻《列女傳•仁智•趙將括母》 

〔圖十八〕阮氏摹刻《列女傳•辯通•楚處莊姪》 

〔圖十九〕黃嘉育刻 

《列女傳•辯通•楚處莊姪》 

 

 

同樣，第六卷《辯通傳》「楚處莊

姪」〔圖十八〕與〔圖十九〕，記楚頃

襄王時楚國女童莊姪，因「王好淫

樂」，國家危殆，乃以緹竿為幟，持幟

伏南郊道旁，王車至，侄舉其幟，止王

於道上，諫以治國之策。阮本描繪莊姪

持幟直立王前，慷慨陳詞。同卷「齊太

倉女」〔圖二十〕與〔圖二十一〕記漢

太倉令淳于公之女緹縈，因父有罪當受肉刑，乃上書孝文

帝曰：「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

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

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廢肉刑。阮本描繪緹

縈，與趙括之母略同，踉蹌趨廷，奉書於帝，表現她救父

心切。而黃本描繪莊姪仗幟伏於王前，緹縈捧書跪於殿

脚。依《列女傳》文字記述，此兩母及兩女童之才德膽

識，足為帝王師，而且也確實幫助君王、提供國策，宜乎

阮本構圖，將此四人都置於與君上同等水平位置。而黃本

不僅令其跪伏，且以豎直畫面，使君王高踞殿上，傳主跪

於地坪，在視覺上造成高低之分。這顯然是因為明代君主

尊嚴的空前建立，也體現了帝制晚期強調婦女柔順之風。31 

 
31  參閲拙文〈「列女」與「賢媛」：中國婦女傳記書寫的兩種傳統〉，收入胡纓、季家珍、與游鑒明合

編：《重讀中國女性故事》（臺北：五南出版事業公司，2011），頁 83–106。 

〔圖十六〕阮氏摹刻《列女傳•仁智•趙將括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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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阮氏摹刻《列女傳•辯通•齊太倉女》(左) 

〔圖二十一〕黃嘉育刻《列女傳•辯通•齊太倉女》(右) 

 

 

 

 

 

 

 

 

 

在處理夫婦關係上，

阮、黃二本亦各有旨趣。如

第四卷《貞順傳》「齊杞梁

妻」〔圖二十二〕與圖〔二

十三〕，記齊莊公襲莒，杞

梁殖戰死，「莊公歸，遇其

妻，使使者吊之於路。杞梁

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

吊。』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要求齊莊公依禮，在宗室正式

弔唁杞梁，以維護亡夫與自身的人格尊嚴。但文本與阮、黃本插圖均將重心置於「莊公成

禮」之後，因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之屍於城下而

哭，內諴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

崩。」阮本水平構圖，描繪城崩之刻，飛磚走石，杞梁妻白

衣素服，哭於城之左側，其後黑色磚石襯托，更顯其孤獨憂

憤。黃本豎直構圖，城墻高聳於後，占據整個背景，畫面中

間偏低，突出杞梁妻「乃就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之」細節，

則似更擬表現伉儷鶼鰈情深，及其在環境逼迫下的悲傷無

奈。第八卷《續列女傳》「梁鴻之妻」〔圖二十四〕與〔圖

二十五〕，阮本描繪梁鴻孟光夫婦「後復相將至㑹稽，賃舂

為事。雖襍庸保之中，妻毎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

更突出孟光「以禮修身， 在敬而慕之。」而黃本描繪「鴻

與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

〔圖二十二〕阮氏摹刻《列女傳•貞順•齊杞梁妻》 

〔圖二十三〕黃嘉育刻 

《列女傳•貞順•齊杞梁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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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似更符合明代知識階層所向往的知音夫婦關係（companionate marriage）。32  

 

鄭振鐸對黃本插圖給予極高評價，謂其「幾乎全部以絕細絕柔又絕為剛勁的線條構成

的，全部是一部完整的美術創作集，沒有絲毫的火氣，是徽派木刻畫裡最為成熟的作品之

一。」33 徽派版畫是明代中晚期印刷小説戲曲的主要藝術樣式，讀者可據此處注釋所引資

料深入瞭解。要之，黃本各圖較阮本更顯精緻優雅，人物動態亦相對更爲妙曼，頗有明代

仕女圖之風，無怪乎葉德輝謂其「圖畫似出明仇英一派人手筆」。而明代仕女圖與戲曲傳

奇的發展，又與其時重情風氣相關，故黃本突出伉儷情深主題。34此外黃本外景描繪則深

得宋元後山水之法，以及明代園林藝術的影響。但我認爲鄭振鐸所謂黃本「沒有絲毫的火

氣」，恰恰是因爲帝制晚期，隨着列女傳統日益以貞操自律，繪圖也更傾向於以柔順寫照

人物。相比之下，阮本插圖更加執著於劉向《列女傳》原旨。蓋劉向選錄女傳標準，乃在

「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者。「賢」在早期儒家經典中通常解作「德才兼備」，如

《尚書》「大禹謨」：「野無遺賢，萬邦皆寧。」《傳》謂：「賢才在位，天下安寧」。
35是儒家之賢，在以其「德」、「才」穩定天下。「德」指儒家的道德規範，「才」指維

 
32 有關 companionate marriage，參閲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183. 
33  張倩：〈明《古列女傳》三台館本與黃嘉育本版畫插圖研究〉，《齊魯藝苑．山東藝術學院學報》總

第 167 期（2019），頁 67。張倩在引文後注曰：「『徽派』一說，最早是由鄭振鐸先生提出的，但對

徽派給予明確劃分和定義是周蕪先生，他在其《徽派版畫史論集》和《中國版畫史圖錄》中對徽派版

畫給予明確的界定和劃分。而後，筆者對此則更為深入地分析了兩者的定義和區別。應該說，從風格

上來看，把本文中的黃嘉育刊本定位為徽州版畫應當說是更為貼切的。參見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

畫史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 年），第 107 頁。周蕪：〈談徽派版畫〉，《美術研究》年

3 期（1981），第 70-75 頁。周亮《明刊本〈琵琶記〉版畫插圖風格研究》，《藝術探索》第 1 期

（2009 年），第 8–14 頁。」 
34  有關明代重情之風，參閲 Wai-yee Li, Enchantment and Disenchantment： Love and Illu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有關明代婦女生活及兩性關係的圖像表

現，參閲毛文芳：《卷中小立六百年：明清女性畫像文本探論》（臺北：學生書局，2013）。 
35 〔西漢〕孔安國注，〔唐〕孔穎達疏：〈大禹謨〉，《尚書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註

疏》（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 4，頁 134。參閲《論語》 4.17，6.11，15.14 等。 

〔圖二十四〕阮氏摹刻《列女傳》第八卷〈梁鴻之妻〉(左) 

〔圖二十五〕黃嘉育刻《列女傳》第八卷〈梁鴻之妻〉(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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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道德秩序的能力。「貞」則含義較爲複雜。許慎（30–124）《說文解字》謂：「貞，卜

問也」，段玉裁（1735–1815）《注》引鄭玄云：「貞之為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

從問焉」。36賈誼（前 200–前 168）《新書道術》則謂：「言行抱一謂之貞」。37則

「貞」本義為「正」、為「言行抱一」。是以阮本插圖更能彰顯人物個性，人物關係更具

張力。其背景相對簡略，但確如阮福跋中所言，卽之可見漢晉唐宋人古制。 

另外兩部插圖明版《列女傳》，即唐富春刊《新鐫增補全像評林古今列女傳》（以

下簡稱唐本）、與汪道昆增補《劉向古列女傳》（以下簡稱汪本），則嚴格説來應屬仿

作，因加入了大量後期人物傳記。唐本雖然從繪畫上屬於徽派，但因原刻唐富春的綉穀對

溪書坊主要刻印戲本，故其風格更爲誇張戲劇化。38汪本從風格而言更接近黃本之溫婉秀

美，無怪乎書商在扉頁上標明「仇十州先生繪圖」。試將兩書卷首《母儀傳》「有虞二

妃」插圖作一比較（圖二十六與圖二十七）： 

 

 

 

唐本插圖更似一小型戲臺，上列橫匾，旁豎對聯，而選取場景也是原文結尾「舜陟

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繪圖者還引入後世有關二

妃涕淚沾竹的傳説，在後景添加斑竹細節，更增强了畫面的戲劇性。 

汪本則選取原傳開頭「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

恭儉，思盡婦道」，不過舜之裝扮，不似農夫，更像書生。故此圖的思路，應與上述黃本

梁鴻之妻（圖二十三）相似，目的是表現知識階層夫婦和諧，相敬如賓。 

 
 
 

 
 

 
 

 

 
 

 
 

 

 
 

 

 
36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127。 
37 〔西漢〕賈誼著，閻振益、鍾夏校注：〈道術〉，《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 8，頁

303。 
38  參閲俞為民：《明代南京書坊刊刻戲曲考述》，http：//www.ilf.cn/Mate/38119_2.html（最後檢索 2021

年 3 月 7 日） 

〔圖二十六〕唐富春刊《新鐫增補全像評林古今列女傳•母儀•有虞二妃》(左) 

〔圖二十七〕汪道昆增補《列女傳•母儀•有虞二妃》(右) 

 

 

http://www.ilf.cn/Mate/38119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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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列女」書寫傳統在日本及其圖像呈現 

劉向《列女傳》最早可能經由日本

遣唐使帶入日本，時間大約在七世紀初

至九世紀中，藤原佐世（卒 898）修撰於

876 至 884 年間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録》

有劉向《列女傳》著錄，可資佐證。此

書從平安  （794–1185）到鎌倉（1185–

1333）  時期的影響偏重於日本文學創

作，如紫式部（約 978–約 1014年在世）

《源氏物語》、藤原成範（1135–1187） 

作於 1165–1176 年間的《唐物語》、與

作於 1252 年的《十訓抄》（編著者未

詳），皆可見其痕跡。然而此段時間日

本婦女社會地位、略似中國魏晉，較後世為高，毋需以道德訓條楷模等特飭約束，且婦女

鮮能閱讀漢文，縱有相關著作，婦女亦難以領受。39劉向《列女傳》的教化作用是在德川

時期才得彰顯，一是此時明木刻本《列女傳》經由朝鮮進入日本，另一更為重要的原因是

德川幕府以朱熹理學為正統，加強婦女道德教育。40兩者均激發了德川時期《列女傳》的

書寫熱潮。而明治時期國家主義興起，更加強了這一趨勢。 

《列女傳》之熱，在德川承應年間

（1652–1655）同時以三種形式呈現。首

先是日本本土刻印之劉向《列女傳》。

承應二年（1653 年），京都小嶋彌左衛

門重刻明胡文煥校本，包括原署劉向所

著《古列女傳》七卷、及《續列女傳》

一卷，封面署《劉向列女傳》，正文卷

首印「新刻古列女傳卷之一」，下署

「漢光祿大夫劉向子政撰、明錢唐後學

 
39  見笠井清：〈仮名草子に及ぼした《列女傳》の影響〉，《比較文學》第 4 期（1961），頁 34；嚴紹

璗：《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硏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 94；王慧榮：〈劉向《列女

傳》在日本的流傳及影響〉，《或問》第 22 號（2012），頁 87–93。 
40  見笠井清：〈仮名草子に及ぼした《列女傳》の影響〉，頁 34–35。 

〔圖二十八〕承應本《新刻古列女傳》卷之 1首頁 

〔圖二十九〕黄嘉育本之黃〈敘〉字體，錄自 Bussotti, 

“Editions of Biographies of Women as Examples,”213(左) 

〔圖三十〕承應本之黃〈敘〉字體(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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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煥德甫校」。41此本與上述黃嘉育版高度相似：前有萬曆三十四年（1606） 黄嘉育 

〈新刻《古列女傳》敘〉、王回嘉祐八年（1063）〈《古列女傳》序〉、曾鞏〈《古列女

傳》序〉，蔡驥嘉定七年（1214） 識語。且王、曾二序以及全部插圖顯然摹刻黃本。小

序、其後蔡驥識語、及正文字跡摹仿黃本，但排版有參差。未知胡校原本即如此，抑或因

承應本在原漢文文本上添加返點與送り假名，以助日人閱讀，而須重新排版所致〔圖二十

八〕。此外承應本之黃〈敘〉字體與黄嘉育本亦迥異〔圖二十九〕與〔圖三十〕。 

翌年，即承應三年（1654 年），京

都小嶋彌左衛門更增補三卷本《新續列女

傳》，收有西周至明 190 則列女傳記，輯

自四部明列女仿作，與一部朝鮮列女仿

作。計收明仿作解縉（1369–1415）《古

今列女傳》六十八條，茅坤（ 1512–

1601）《増補列女傳》三十條，黃希周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進士）《閨範

圖集》二十二條，陳伯全《音釋列女

傳》十五條，另有五十五條錄自偰循

（？－1435）遵朝鮮世宗 （1418–1450

在位）命所作《三綱行實》。與承應二年刻本合署《劉向列女傳》，文本上亦添加返點與

送り假名，但此三卷本《新續列女傳》未加插圖。另此三卷本《新續列女傳》未注明編

者。有學者及書商因卷上首頁有：「明黃希周偕商山州來氏諸子所輯也，共六卷」，而誤

以此新續本為黃希周等所輯。42 其實這只是注明本頁所引《閨範圖集》的編者，并非全書

編者（《新續列女傳》僅三卷，而《閨範圖集》有六卷，即此可知）〔圖三十一〕，以下

每新引一書，編者便如例説明。 

承應本《劉向列女傳》引領了德

川列女傳熱的第二組成部份，即令

《列女傳》文本易為婦女接受，表現

在北村季吟（1625–1705）  將承應本

《劉向列女傳》前八卷首次譯成日

文，保持其明插圖（唯將插圖置於傳

後，而黃嘉育本與承應本置於傳前）

〔圖三十二〕，題名《仮名列女

 
41  胡生卒年不詳，據《四庫全書總目》卷 114，〈胡文煥《文會堂琴譜》提要〉著錄，是書刻於萬曆丙

申（1596），則胡應爲明萬歷年間人。 
42  見 Bussotti, “Editions of Biographies of Women as Examples,” 179, note 30.  

〔圖三十二〕《仮名列女伝．母儀》卷 1，葉二下至三上。 

〔圖三十一〕日本承應摹刻《新續列女傳》卷上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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伝》，於承應四年（1655）由京都書商中野小左衛門刊行。43 北村在前言中明確指出，他

翻譯此書的目的，乃在勗助婦女「侍奉父母，曲從舅姑，順從夫君，生育子嗣，以全婦

德。」44 

承應年間劉向《列女傳》的日刻與日譯導致其後大量日本仿作的出現，而成為德川以

及其後明治時期《列女傳》熱的第三組成部份，大大加強了這一文體的本土化。就我目前

所收日本仿作而言（見下表），自十七世紀中葉始，至十九世紀末，共十三種，可據其書

寫語言約略分成兩類。一、三、四共三種為漢文，其餘均為漢文與假名結合體。書寫形式

之別，反映了不同的編撰動機與所擬面對的讀者群體。簡言之，前者為立史，故須使用其

時書寫正式文件的漢文；而後者為教化婦女，則宜輔以較易為婦女閲讀的假名。 

表二：日本《列女》仿作 

 編撰時

間 

作者 書名、出版人、出版地、出版時

間 

列女傳數目及所經歷

時間 

1 德川日

本

（1603–

1867） 

安部弘忠 

（又名黒澤弘忠） 

（1612–1678） 

《本朝列女傳》（又名《全像本

朝古今列女傳》），作者序作於

1655，全 10 冊（大阪：前川文榮

堂，1668），10 卷。全插圖。 

217 則，起垂仁朝（前

29–70），終平安時代

（794–1185）。 

2 德川 浅井了意 

（1612?–1691?） 

《本朝女鑑》，列女傳記五章 10

卷，外加《女式》2 卷。初版

1661。影印本全 2 冊（東京：勉

誠社，1972）。全插圖。 

85 則，起垂仁朝（前

29–70），終平安。 

3 德川 藤本箕山 

（1628–1704） 

〈扶桑列女傳〉，藤本箕山《色

道大鏡》之十七章。《色道大

鏡》約 1688年完成，18卷。《新

版色道大鏡》（東京：八木書

店，2006）. 

13 則，德川早期，起

寬永（1624–1643），

終寬文（1661–1672）  

4 德川 德川光圀 

（1628–1700） 

《大日本史列女傳》，1715 年完

成，全 17 冊（東京：大日本雄辯

会，1929），397 卷，「列女傳」

在卷 224。無插圖。 

42則，平安 

5 德川 松平頼紀 

（又名源鸞岳） 

（1751–1811） 

《大東婦女貞烈記》，由手抄本

排印，全 1 冊（東京：厚生閣，

1937），3卷。無插圖。 

40 則，起平安弘仁

（810–824）終德川享

保（1716–1735） 

6 明治 

（1868–

1912） 

匹田尚昌 

（生卒年不詳） 編 

《本朝列女傳》，全 2 冊（東

京：文昌堂，1875），2 卷。全插

圖。 

18則，平安 

7 明治 白勢和一郎 

（生卒年不詳）編譯 

《泰西列女傳》，全 22 冊（新発

田：白勢和一郎，1876），2 卷。

無插圖。 

19 則， 14 至 18 世

紀。 

 
43. 見王慧榮：《劉向〈列女傳〉在日本的流傳及影響》，《或問》Wakumon 87 No. 22 (2012)，頁 87-93。 
44. 同前註，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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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明治 Elizabeth Starling 英文原

著，宮崎嘉國（生卒年

不詳）譯，片山淳吉

（生卒年不詳）閲 

西洋列女傳，全 2 冊（東京：錦

森堂，1879），2 卷。無插圖。 

49 則，Roman Empire

羅 馬 帝 國 （ 前 27–

 285/395）至 19 世紀

中葉 

9 明治 松平直温 

（生卒年不詳）編 

《小學勧善本朝列女傳》（大

阪：寶積堂，1879）。不分卷。

全插圖。 

19則，平安 

10 明治 白川幸 

（又名白川琴水） 

（1856–1890） 

《本朝彤史列女傳初編》（東

京：雙玉樓，1879），2 卷。無插

圖。 

25 則，起平安承和

（834–848），迄德川

享和（1801–1803） 

11 明治 日柳政愬 

（生卒年不詳）編 

Honchō jokan 本朝女鑑，全 2 冊

（大阪：浪華文會，1884），2

卷。無插圖。 

88則，平安 

12 明治 山高幾之丞 

（生卒年不詳）編 

《古今列女傳》（伊勢：郁文

堂，1885）。不分卷。全插圖。 

50 則，德川晚期至明

治中期 

13 明治 西村茂樹  

（1828–1902)， 

山田安榮  

（生卒年不詳）， 

加部巌夫  

（1849–1922）編譯 

《婦女鑑》，全 6 冊（東京：宮

内省，1887），6 卷。全插圖。 

120 則日本、中國、和

西方婦女傳記 

 

先看漢文文本。其中安部弘忠《本朝列女傳》不僅著手最早（作者自序署明暦元年

〔1655〕，但延至寬文八年〔1668〕始由大阪前川文榮堂付梓出版），亦且最具規模，全

書收婦女傳記 217人，釐為十卷，為後世立下標竿，故宜在此多加論述。 

安部爲理學家林羅山（1583–1657）弟子，修《列女傳》顯然旨在弘揚儒家治道，所

謂「王政必自内始，不可不慎矣夫！」45 但安部並未照搬劉向原書分類。劉向七類，依次

為「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安部十

類，依次為「后妃」、「夫人」、「儒人」、「婦人」、「妻女」、「妾女」、「妓

女」、「處女」、「奇女」、「神女」。

如此安排，因早在日本奈良時代天平十四

年（742 年），聖武天皇（701–756，724–

749 年在位）便已下令，「上孝子、順

孫、義夫、節婦力田之名，表其門閭，免

其徭賦」，目的在於「開寬裕之路，以延

天下之英俊」。即令「古如斯也」，卻

「於貞女節婦無全傳，雖古今大才碩筆，

未暇斯舉」。安部憂慮「貞婦之忠肝、節

女之義膽，恐或久而漫滅」，遂不揣孤

 
45  〔德川〕安部弘忠：〈序〉，《本朝列女傳》，（大阪：前川文榮堂，1668），葉六下。 

〔圖三十三〕《本朝列女傳》卷 1〈后妃•狹穗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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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集為此編46。換言之，劉向七分，旨在立德，偏重傳主某一特殊品質；安部十分，意

在志人，故相對鋪陳傳主全貌。每傳之後，安部效劉向加「頌」，使讀者對傳主生命歷程

了解之餘，亦能領略安部本人對傳主生命意義的價值判斷，並仿承應本加圖，突出全傳中

最為高潮部分。比如卷一〈后妃〉第一篇〈狹穗姬〉，姬為垂仁帝（前 29–70）后，當帝

受姬兄長以勢相逼，姬與帝共命；而當帝居上風，姬歸母家與兄同死。狹穗姬選擇始終站

在弱者一邊，顯示了她的仁慈天性，此傳插圖便突出了狹穗姬最後與兄自焚場面〔圖三十

三〕。就全書總略而言，安部似亦上承劉向，兼重婦女才德，但期待「其才其德，使見者

興起觀感」。47則才德當如何定義、如何評鑑，安部似擬以傳主言行，激發讀者自行思索

反應，故細玩其微言大義，十分必要。 

安部之敘述，複雜精微，從婦女角度出

發，撬動儒家正統思維。以山邊皇女（663–

686）為例。皇女在其夫大津皇子（663–686）

被害後自殺，安部在傳後贅以長評，他首先表

彰春秋時晉國大夫魏顆（前 594在世）違抗亡

父遺命，不以父妾生殉，暗示山邊皇女殉夫，

乃迫於外部壓力，並非自願，惜乎無仁人如

魏顆者救助。復讚譽垂仁天皇（前 29–70）

改殺殉陋習，以土俑陪葬皇后，符合《孟

子》所謂：「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像人而用之也。」意謂改變殺殉生

人，僅用像人之俑陪葬，同樣可以取悅祖先，而有後代。然而為德川儒者所遵奉的朱熹，

對此段的詮釋為：「而『俑』大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后也。」 48安部反

對烈女殉夫，不惜違拗其時儒家權威，以其獨特理解稱引孔孟 。安部並在山邊皇女傳讚

中指出，那些促人生殉者，「未孔孟徒」〔圖三十四〕。49 

然而對於二位尼平時子（1126–1185）的自

殺，安部則冠以「義」而大加褒揚。壇之浦之戰 

（1185 年 4 月 25 日），因母氏平家大敗於源

氏，平時子攜其外孫、幼帝安德天皇  （1178–

1185）蹈海而亡。安部比之於南宋忠臣陸秀夫 

 
46  同前註，葉七下至八上。 
47  同前註，葉八下至九上。 
48  〔宋〕朱熹：《孟子集注．梁惠王章句上》，《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205。上引《孟子》原文亦出此書。 
49  安部弘忠：〈夫人．山邊皇女〉，同註 45，卷 2，葉六上至七上。 

〔圖三十四〕《本朝列女傳》卷 2〈夫人•山邊皇女〉 

〔圖三十五〕《本朝列女傳》卷 2〈夫人•二位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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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1279），於南宋覆亡後負幼帝趙昺 （1272–1279） 赴海殉國。50 由此觀之，安部

所謂平時子之「義」，乃在表彰她忠於由平家控制之國，略同於其時由德川家族控制之幕

府政權。而在此政治層面之上，安部提供了更多細節，以彰顯平時子作爲女性的立場。當

其携孫跳海，她引導幼帝「先面東奉拜宗廟伊勢神，又向西念聖眾之來迎」，以求同時得

到神道與佛教的精神庇護。她然後安慰幼帝：「此邦……千傷萬苦國也，今即可令帝幸快

樂不退國」。正因平時子作爲女性護佑幼童的周詳，安部讚其「勇氣且熟」〔圖三十

五〕。51 

德川光圀（1628–1700）為德川時代早期大名，依中國正史條例，綜合日本歷代史

志，修漢文《大日本史》，以爲德川幕府立國之本，其中便有 〈列女傳〉 專章。德川光

圀既志在修立國史，則以婦女行爲彪炳儒家道德，乃題中應有之意，其論曰： 

迨中葉文物聿興，才女踵出，華藻艷發者，世不乏其人。而操行貞特者，寥寥

寡聞。亦由彤史之化不脩，內則之教有闕也。易曰：「在中饋，貞吉。」女子

以才稱，其殆德之衰也歟。若源賴朝妻以女流操天下之權，亦可以見世變。而

楠正成妻、瓜生保母，果毅明敏，有大過人者，又豈區區詞章之比哉。今第其

行事，先孝女，次節婦，舉母則，表才藝，作列女傳。52 

所列歷代婦女四十有一，未分類，但「先孝女，次節婦，舉母則，表才藝」，將平安時代

著名才女小野小町、紫式部等置於卷末，正體現了他重操行、輕才藝、卻不排斥才藝的宗

旨。但於才藝，則推崇婦女「操天下之權」、而不欲其效仿平安才女，囿于「區區詞

章」，應與德川早期立國需要有關。 

浅井了意 （約 1612–約 1691）之《本朝女鑑》是第一部用漢文與假名合寫的日本

《列女傳》仿作，刊行於 1661 年，晚於安部弘忠《本朝列女傳》自序所署時間 （1655）

六年，但出版早於安部七年。論者指出《本朝女鑑》内容與安部弘忠《本朝列女傳》多有

重複，但二者的寫作應無甚關聯。53 重複之處或因引用資料相似所致。而浅井了意的原創

貢獻，更在於使用婦女易于把握的語言，達到教育婦女的目的，如其在《本朝女鑑序》中

説明： 

 
50  安部弘忠：〈夫人·二位尼〉，同前註，葉十二下至十三下。 
51  同前註，十三上至下。    
52  〔德川〕德川光圀：〈序〉，《大日本史．列女傳》（東京：大日本雄辯會，1928-1929 年），卷 224，

葉三下至四上。  
53  見宇野田尚哉：《女性関連資料》，《江戸期．本朝列女傳》，《奈良女子大學學術情報センタ

ー》，http：//www.lib.nara-wu.ac.jp/nwugdb/jindex.html（最後檢索 2021 年 3 月 7 日）；笠井清：《仮

名草子に及ぼした「列女伝」の影響》，同註 39，頁 39。 

http://www.lib.nara-wu.ac.jp/nwugdb/j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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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雖有明眸，卻不知觀其面，故撰此鑑，以照其面；雖有才智，卻不能明其

心，故求諸道，以正其心 ……此《本朝女鑑》所載者。上自鐘鼎之家、下及

篳門圭窬，皆為本朝之名婦列女，堪當閨閣之典範也。今令愚頑之女朝夕誦

讀，或可見賢思齊，庶有補益也。54 

《本朝女鑑》收入八十五人傳

記，釐作五類，依次為賢明、仁

智、節義、貞行 、辯通，多出於

劉向《列女傳》，體現了浅井了

意道德教化的意旨。其插圖則另

繪，未注明繪圖者，或出浅井了

意之手？待考。但《本朝女鑑》

與《本朝列女傳》的歸類標準與

配圖意旨有顯著不同。以倭迹迹

日百襲媛命 （倭迹迹姬，約生於

前 92 年以前，卒於前 88 年後）

爲例。倭迹迹姬系日本神話傳説中

的女神，被大物主神附體，而能輔佐崇神天皇安定天下。「是後倭迹迹日百襲媛命為大物

主神之妻，然其神常晝不見而夜來矣。」倭迹迹姬欲留其夫至晨，以觀其「美麗之威

儀」。大物主神遂留居其櫛笥之中。倭迹迹姬「待明以見櫛笥，遂有美麗小蛇，……則驚

之叫啼，時大神有恥，忽化人形……仍踐大虛，登于御諸山」，倭迹迹姬愧悔自殺。55

《本朝列女傳》列其於卷十〈神女〉，插圖側重其見蛇驚叫瞬間。56《本朝女鑑》置其為

卷一 〈賢明上〉首篇，插圖側重其跪諫崇神天皇〔圖三十六〕與〔圖三十七〕。57 

松平頼紀（1751–1811） 《大東婦女貞烈記》也是漢文/假名結合體，作于德川晚期，

對明治初年日本《列女傳》仿作有直接影響。匹田尚昌（生卒年不詳）《本朝列女傳》與

 
54  引自王慧榮：《劉向〈列女傳〉在日本的流傳及影響》，同註 43，頁 91–92。王引用金子幸子、黒田

弘子、菅野則子、義江明子編：《日本女性史大辭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08 年，頁 671）謂浅

井了意之《本朝女鑑》為「日本本土《列女傳》的嚆矢」（《劉向〈列女傳〉在日本的流傳及影

響》，同註 43，頁 92），則王與金子幸子等或因安部弘忠《本朝列女傳》正式出版在《本朝女鑑》

後，而有此說。 
55  安部弘忠：〈神女．倭迹迹姬〉，同註 45，卷 10，葉二上至五上。 
56  同前註，葉五下。 
57  〔德川〕浅井了意：〈賢明上．倭迹迹姬〉，《本朝女鑑》（東京：勉誠社，1972），卷 1，傳記頁

11–20，圖頁 14。 

〔圖三十六〕《本朝列女傳》卷十〈神女•倭迹迹姬〉(左) 

〔圖三十七〕《本朝女鑑》卷一〈賢明•倭迹迹姬〉(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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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平直温（生卒年不詳）《小學勧善本朝列女傳》均取材於《大東婦女貞烈記》。58其後

數年，多種《列女傳》仿作陸續問世，僅 1879 年就有三種。筆者查到的七種明治《列女

傳》仿作，均為漢文/假名結合體，顯示明治維新對於婦女教育的重視。而婦女本身亦參

與有關著述，如《本朝彤史列女傳初編》即為女史白川幸 （又署白川琴水，1856-1890）

所作。 

明治《列女傳》仿作，也體現了日本此時強烈模仿西方的願望，如刊行于 1879 年的

《西洋列女傳》，乃宮崎嘉國 （生卒年不詳） 由美國女作家 Elizabeth Starling 所著 《婦

女高行》，又名：《女性之勇氣與德行》（Noble Deeds of Woman： Or, Examples of 

Female Courage and Virtue） （Boston, 1858）59 之前四章編譯而成，但宮崎嘉國調換了原

來四章的次序，以更符合儒家孝道為先的原則： 

 Noble Deeds of Woman  西洋列女傳 

1 Maternal Affection 4 卷下_2 慈母之部 

2 Filial Affection 1 卷上_1 孝行之部 

3 Sisterly Affection 2 卷上_2 友愛之部 

4 Conjugal Affection 3 卷下_1 貞操之部 

八年之後的 1887 年，《婦女鑑》問世。編譯者西村茂樹（1828–1902）、山田安榮

（生卒年不詳）、與加部巌夫 （1849–1922）均為新近成立的華族女校教師，銜皇后命編

此書以爲教學之用。全書六卷，收日本、中國、西洋婦女傳記共 120人，〈序〉曰： 

顧世之誨女子者，大率曰，「婉娩聽從，奉箕帚、執鍼線、調酒食」，如此而

足。不知扶夫教子，專由於學，則彜訓不可不講也，德行不可不修也，物理經

濟不可不學也，書數不可不習也，古今興廢存亡不可不鑒也，外國語言文字不

可不解也。60 

則此書宗旨，較之同類著作，遠為開放。編譯者一改前此囿婦女於内庭之儒家傳統教化，

強調婦女須胸懷天下，悉心向學，汲取古今中外一切新知舊識，蓋「一婦賢否，家道興衰

之所關；一家興衰，即天下治化隆替之所基，婦女之任，不亦重乎！」61 因此書乃秉皇后

 
58  見宇野田尚哉：《女性関連資料》《明治期·本朝烈[列]女傳》與《明治期．小學勧善本朝烈[列]女傳》

《奈良女子大學學術情報センター》，http：//www.lib.nara-wu.ac.jp/nwugdb/jindex.html（最後檢索

2021 年 3 月 7 日）。 
59  Elizabeth Starling， Noble Deeds of Woman： Or， Examples of Female Courage and Virtue （Boston： 

Phillips， Sampson， and Company， 1858）. 
60  〔明治日本〕西村茂樹等編譯：〈序〉，《婦女鑑》（東京：宮内省， 1887），葉三上至下。 
61  同前註，葉一下至二上。 

http://www.lib.nara-wu.ac.jp/nwugdb/j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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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旨而作，可知「天下」於明治皇室而言，已擴張為整個世界，膨脹的帝國野心，亟需婦

女襄助而成〔圖三十八〕、〔圖三十九〕、〔圖四十〕。 

 

 

 

 

 

 

 

 

 

 

 

 

 

 

 

 

 

 

 

 

 

 

 

 

 

 

 

 

 

〔圖三十八〕《婦女鑑》卷一〈孝女〉日本福依賣 

〔圖三十九〕《婦女鑑》卷 1〈孝女〉漢代中國緹縈 

〔圖四十〕《婦女鑑》卷 1〈孝女〉法國路易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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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列女」仿作大量湧現，蓋因教育婦女為其時重要社會變革目的，

而《列女傳》文體最為方便設立婦女楷模，同時，「天下」之於明治皇室，既已擴張為整

個世界，《列女傳》亦成翻譯介紹西方女性故事載體，並借之形成「女傑」話語，挾社會

達爾文主義之勢進入中國，與國族主義結合，成為婦女革命主流。典型表現在日本婦女領

袖下田歌子（1854–1936）發表于陳擷芬《續出女報》第九期 （1902 年 12 月 30 日）之

〈論中國女學事〉一文，指責中國「不能合全國國民之材智學問，以與列國抗衡，遂使優

勝劣敗，不能逃天演之公例。」 故振興黃種之關鍵，乃在教育國民，包括婦女。下田又

特別表彰，當八國聯軍攻擊北京時，「女子之為外國人所辱者，無不自殺」，勖婦女以此

貞節心志，移諸保國。同期刊男性國家主義者蔣智由〈愛國女學校開校演說〉，提出「古

之……貞孝節烈之女子，其志氣、其性情、其行品，今亦當師法之」。而陳擷芬於《女學

報》第四期 （1903年 11月，東京出版）的〈中國女子之前途〉，更大力褒揚中國傳統孝

女節婦之「堅執心」，喊出「最毒婦人心」為中國女子「特美性」，倡言以「報復心」參

與抗清排滿的暴力革命。這一趨向將在其後由秋瑾主編的《中國女報》中有更為鮮明的表

現，而男性革命報人陳以益之《神州女報》正是為繼承秋瑾遺志而創辦。秋瑾後來成為國

民偶像，此類話語，有推動之力。62 

五、「列女」書寫傳統在朝鮮及其圖像呈現 

劉向《列女傳》在朝鮮太祖時 （1392–1398年） 傳入朝鮮，63 但在朝鮮王朝早期產生

影響的則是明代仿作《古今列女傳》。《朝鮮王朝實錄》太宗 （1401–1418 年在位）四年

（1404 年），亦即明永樂二年，載三月戊辰（二十一日）朝鮮謝恩使李彬等自京師返，

帶回「欽賜曆日書籍」，為《永樂二年大統曆》一百本、《古今烈女傳》一百一十部。64 

此處《古今烈女傳》為《古今列女傳》之誤。據《四庫全書·古今列女傳提要》，此書為

明解缙 （1369–1415） 等奉敕撰，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此書成於永樂元年十二月，

「書成上進，帝自製序文，刊印頒行。」則永樂帝以新頒典籍賜藩臣，正合禮儀。但於實

 
62   參閲拙著：Nanxiu Qian，  “The Mother Nü Xuebao versus the Daughter Nü Xuebao：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1898 and 1902 Women Reformers，” in Different Worlds of Discourse： New Views of 

Gender and Genr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eds. Nanxiu Qian， Grace S. Fong， and 

Richard J. Smith （Leiden： Brill， 2008）， 257-291. 
63  見金泰俊：《增補朝鮮小説史》（漢城：學藝社，1939），頁 64–65；參閲崔真娥：〈牢不可破的原

典及其譜系：東亞書寫女性的歷史〉，收入崔丽红主編：《東亞女性的起源：從女性主義角度解析

〈列女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64。 
64  《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四年三月戊辰（二十一日）」，卷 7，葉十一上（http：//sillok.history.go.kr）

（最後檢索 2021 年 3 月 7 日）。 

http://sillok.history.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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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曆書之外，獨賜《古今列女傳》，應與成書背景有關。四庫舘臣謂：「時[永樂帝]徐后

作貞烈事實以闡幽微顯，頗留意於風教，故諸臣編輯是書，稍爲經意……所錄事蹟，起自

有虞，迄于元明。漢以前多本之劉向書，後代則略取各史列女傳，而以明初人附益之，去

取頗見審慎。」65 永樂自制序文謂： 

朕聞：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大

經者，五品之人倫也。大哉經綸之道乎，而以人倫為本。人之大倫有五，而男

女夫婦為先。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妃匹之際，生民之始，

萬福之原。經訓之作，皆載之首篇。聖帝明王相傳之要道，豈有加於此哉！66 

顯示永樂帝於靖難之亂後占領儒家道德高地，以穩固其位的迫切之心。同樣，朝鮮王朝初

立，一變高麗對於佛教的重視，改為尊崇儒家思想，又因明朝爲其宗主國，故於永樂帝所

頒書籍自然格外重視。因應三月永樂帝的賞賜，太宗四年四月己卯 （六日）「遣參知議

政府事呂稱如京師，謝改正宗系、放還拘留人、賜《列女傳》也」，67將《[古今]列女

傳》與宗系大事並提。同年十一月己亥（一日）記進賀使李至等囘自京師，奉永樂聖旨

謂：「來的使臣告說：『先蒙頒賜《列女傳》，分散不周，再與五百部，欽此！』」其下

所附清單標明為「《古今列女傳》五百部」，亦可見太宗迎合永樂之意。68  

如此便可理解，何以學者多謂朝鮮李朝特別强調婦女貞操，以至「它被崇尚的程度

要比儒家思想的發源地中國還更甚一籌」。69上文提到劉向七類，「貞順」僅其一，而

「節義」之節更在氣節。其餘「母儀」、「賢明」、「仁智」、「辯通」均著重婦女才智

能力，即連「孽嬖」，也往往是因爲婦女太具能力與魅力，而對男性政權產生威脅，故遭

劉向貶斥。則全書所重，乃在婦女德能、不在貞操。故自范曄《後漢書》設立「列女」專

章，其後歷朝正史〈列女傳〉仍承劉向餘緒。是從宋濂等奉明太祖之命編撰《元史》開

始，為體現新朝以儒學治天下，天下平定始於齊家，婦女貞操方成〈列女傳〉主旨。70解

缙等奉敕所撰《古今列女傳》，並趕在永樂帝元年年杪印行，為其爭取篡位合法性，更加

强了這一旨歸。其書進入朝鮮，對於太宗朝廷自然產生直接影響。《太宗實錄》多次記載

 
65  〔清〕永瑢、紀昀等編纂：〈解縉《古今列女傳》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又名《四庫全書總目

提要》。影印清道光二年（1822 年）版，全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卷 58，頁 523。 
66  〔明〕解縉：〈原序〉，《古今列女傳》（明嘉靖刻本），葉一上至下。 
67  《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四年四月己卯（六日）」，卷 7，葉十三上（http：//sillok.history.go.kr）（最

後檢索 2021 年 3 月 7 日）。 
68  《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四年十一月己亥（一日）」，卷 8，葉二十六下至二十七上。參閲姜賢

敬：《中韓女誡文學之研究》（臺北：臺灣國立師範大學博士論文，1990），頁 245–246。 
69  崔真娥：〈牢不可破的原典及其譜系〉，同註 63，頁 64。 
70  參閲拙著：《「列女」與「賢媛」：中國婦女傳記書寫的兩種傳統》，同註 31，頁 83–106。 

http://sillok.history.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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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與群臣有關女德方面的討論，如四年九月丁巳（十九日） 議政府議各品陳言，有謂

「崇獎義士節婦，國之常典，」請太宗「特下禁令，毋奪 [夫亡守信之] 節婦之志」。71 

明顯是受《古今列女傳》的影響，其後世宗（1418–1450 年在位）十七年（1434

年），朝廷刊行《三綱行實圖》，褒揚孝子、忠臣、烈女。成書於世宗末年文宗（1450–

1452 年在位）元年（1450 年）的《高麗史》，雖仿效中國各朝代正史，立專章收錄婦女

傳記，亦易「列女」為「烈女」，所收十二位，三人寧死護夫，其餘盡皆守貞拒辱殞身

者。72 如此則與劉向原旨之重視婦女才德相差甚遠，但卻吻合明初對於女性貞節的重視。 

《三綱行實圖》，作爲朝鮮五百年印行最廣的典籍之一，誠如 Young Kyun Oh 指

出，其在世宗朝之編輯出版，便有鮮明政治原因，是士林階層為與王權相頡頏，以新晉儒

家道德思想與規範建立自身的優越社會地位。73其後《三綱行實圖》各種版本的印行，即

1434 年的初刊本，1481 年的諺解本，1490 年的刪定本，1514 年的《續三綱行實圖》，到

1617 年的《東國新續三綱行實圖》，其過程無不與其時的文化政治語境相關聯。其中的

「烈女」部分更體現了《列女傳》的日益本土化，即由《三綱行實圖》以中國由春秋至明

各朝代婦女傳記爲主 （95則），輔以朝鮮本土之三國時期之百濟 （1則）、高麗時期（9

則）、與朝鮮時期 （5則） 74；到《續三綱行實圖》的以朝鮮婦女傳記爲主（20則）、明

代中國為輔（8 則）；到《東國新續三綱行實圖》只收朝鮮本土傳記，但貞節始終占據中

心。「……《三綱行實圖》遂成士林階層銘刻其道德優越、以求家族繁盛之領地，相當於

一座旌表道德行爲的牌坊。與此關注相比，其教育改造民衆的初衷，反而退居其後」75。 

表三：朝鮮《三綱行實圖》系列 

編撰時間 作者 書名與版本 烈女數目及時期 

世宗十七年 

(1434 ) 

偰循 

(?–

1435) 

《三綱行實圖》初刊本。全插圖。未見。 中國由春秋至明各朝代婦

女傳記 95 則，朝鮮三國

時期之百濟 1 則、高麗時

期 9則、朝鮮時期 5則。 

 
71  《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四年九月丁巳（十九日）」，卷 8，葉十三下（http：//sillok.history.go.kr）

（最後檢索 2021 年 3 月 7 日）。 
72  參閲〔朝鮮〕鄭麟趾等：〈列傳第三十四．烈女〉，《高麗史》，全書進於文宗二年（1451）（底本

日本明治四十一年毛利家藏大内本，校本韓國亞細亞文化社 1972 年影印本）。 
73   見 Young Kyun Oh,“Printing the Samgang haengsil-to 三綱行實圖  （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Three 

Relationships）， a Premodern Korean Moral Primer，” 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 1 （2011）： 

3–4,5. 
74   見 Young Kyun Oh, Engraving Virtue：  The Printing History of a Premodern Korean Moral Primer 

（Leiden ; Boston : Brill, 2013）, 10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and Korean Stories in the Initial 

Edition of the Samgang haengsil-to （1434）.” 
75  “. . . the Samgang haengsil-to became a place for literati families to inscribe their moral superiority for 

posterity. One might compare it to a plaque on which virtuous conduct was inscribed： One might compare it 

to a plaque on which virtuous conduct was inscribed： this was perhaps more important a concern than the 

initial and fundamental purpose of printing the book，  which was to have people read it and make a 

difference to their lives” （“Young Kyun Oh, “Printing the Samgang haengsil-to” 同註 73，4）. 

http://sillok.history.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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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宗十二年 

(1481) 

偰循 《三綱行實圖》諺解本。全插圖。初版不復

存。 

 

成宗二十一年

(1490) 

偰循 《三綱行實圖》刪定本。全插圖。現存版本

有： 

1. 誠庵古書博物館藏本，出版年代不詳，但與

1490年刪定本原本最爲相近。 

2. 日本早稲田大學所藏之己卯[1579] 本，與誠

庵古書博物館藏本高度相似。 

3.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影印韓國成均館大學藏朝

鮮英祖二年 [1726] 刊本。 

4. 首爾世宗大王紀念事業會1972年影印韓國成

均館大學藏版本 (年代不詳)。 

中國由春秋至明各朝代婦

女傳記 29 則，朝鮮三國

時期之百濟 1 則、高麗時

期 2則、朝鮮時期 3則。 

中宗九年 

(1514) 

申用漑 

(1463–

1519) 

《續三綱行實圖》原本已佚，現存版本有： 

1.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署明「萬曆八年[朝

鮮宣祖十三年庚辰 ] [1580] 七月日潭陽校

上」本。 

2. 朝鮮總督府圖書館所藏署「丁未閏三月 日箕

營開刊」本。此丁未似為朝鮮英祖三年

[1727]，是年有閏三月。 

明代中國婦女傳記 8 則，

朝鮮婦女傳記 20則。 

光海君十年 

(1617) 

 《東國新續三綱行實圖》影印中央圖書館藏

萬曆四十六年[1618]版 (首爾：中央圖書館，

1958–59)。 

朝鮮婦女傳記 746則。 

既云「行實圖」，則各版本均逐傳配有詳圖，風格亦頗一致，一改《列女傳》圖之共

時性為歷時性、聚合多重空間於同一空間。如此，同一畫面便表現了同一人物的各種生命

轉捩點。儼然是一幅人物行狀圖，符合旌表的目的。此處擷取數例，以資説明。 

（一）《三綱行實圖》例〔圖四十一〕至〔四十三〕 

此即第二節劉向《列女傳·貞順》之齊杞梁殖妻故事。上文展示了阮氏摹刻《列女

傳》與黃嘉育刻《列女傳》的〈齊杞梁妻〉插圖，二者都著重表現哭夫那一高潮瞬間。而

《三綱行實圖》則由下至上，依次表現傳中内容（依圖上標號為序）：  

1.[齊]莊公襲莒，[杞梁]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

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

妾不得與郊弔。」 

2.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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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就] 其夫之尸於城

下而哭之，內 （誠） [諴] 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

崩。 

4.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

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

外無所倚，以 （見） [立]  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 

5.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

同歸。」此之謂也。  

上錄傳文依阮氏摹刻《列女傳》略作校訂，按《三綱行實圖》撰者或另有所本，故文字略

有參差，但「内誠」應為「內諴」（即「呐喊」）之誤。又《三綱行實圖·烈女》凡錄劉

向《列女傳》文均刪其四字韻文「頌」，代之以「詩」，為兩首七言絕句，總結傳主生

平。《續三綱行實圖．烈女》仍之。《東國新續三綱行實圖．烈女》大約因爲篇幅太大，

「頌」、「詩」皆無。 

《三綱行實圖》刪定本將原本孝子、忠臣、烈女每類 110 人減至 35 人，理論上應是

在 1481年諺解本基礎上刪削而成，但 Young Kyun Oh 研究指出，「不僅 1481 年諺解本初

版已不復存在，也無紀錄可以確認，是

否有過一部對於 1434 年原版《三綱行實

圖》的完全諺解本。」所可揣測者，是

1484 年前已經出現了一部諺解本，至少

其中有關烈女的部分在 1481 年已經出

版，這個版本為其後 1490 年的刪定本、

與 1514 年的《續三綱行實圖》立下了文

本與版刻的模式。76 

1490 年刪定本原本似乎也難以找

到，Young Kyun Oh 提供了下列誠庵古

書博物館所藏刪定本書影演示其版本樣

式〔圖四十二〕，乃因「韓國目錄學者

們經過分析研究，認爲這一版本雖年代

 
76  Young Kyun Oh, “Printing the Samgang haengsil-to” 同註 73, p16–17. 

〔圖四十一〕偰循 (?–1435)：《三綱行實圖．烈女．

殖妻哭夫》 (《三綱行實圖》刪定本重刊本，日本早

稻田大學藏書，書頭有手書「己卯七月鄉校上」，

早稻田大學著錄為朝鮮宣祖十二年己卯 (1579)。插圖

與 1490年刪定版原版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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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詳，但與 1490年刪定本原本最爲相近」77。筆者將所收集的三種《三綱行實圖》刪定本

與此書影比勘78，發現日本早稲田大學所藏之朝鮮宣祖十二年己卯[1579]本與之相似度極

高 （故上文分析 〈殖妻哭夫〉 插圖即用此版）（圖四十三），均先圖後文（參看圖四十

一。圖四十二與四十三所示文字版為前一傳記），漢文傳記與圖同高，漢文詩則低一格，

諺解置於天頭。兩版之圖與漢文幾乎如出一手，但細察仍可看出不是同一版刻，尤其諺解

排版與字型相差明顯 （圖四十三天地頭掃描時被削，故諺解只存下半截）。如此，僅筆

者初步搜索，已見四種刪定本重刻版，即此可知此本之為朝鮮王朝重視，大約因其版刻精

美，其後《續三綱行實圖》與《東國新續三綱行實圖》均無可比捋；兼其涵蓋廣及中土朝

鮮各代，且長度適中，又有諺解，易於普及之故。 

 

 

（二）《續三綱行實圖》例〔圖四十四〕 

如上所述，《續三綱行實圖》以朝鮮傳記爲主、明代中國為輔。出版於 1514 年之原

本已佚，筆者搜到後世重刻本兩種。79 其版式一仍《三綱行實圖》刪定本，唯插圖不如刪

 
77  同前註，頁 17，註 26。 
78  分別為日本早稲田大學圖書館所藏之朝鮮宣祖十二年己卯 [1579] 本，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影印韓國成均

館大學藏朝鮮英祖二年[1726]刊本，與首爾世宗大王紀念事業會 1972 年影印韓國成均館大學藏版本 

（年代不詳）。 
79  分別為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署明「萬曆八年[朝鮮宣祖十三年庚辰] [1580] 七月日潭陽校上」本，與

朝鮮總督府圖書館所藏署「丁未閏三月 日箕營開刊」本。此丁未似為朝鮮英祖三年[1727]，是年有閏

三月。Young Kyun Oh， “Printing the Samgang haengsil-to” 同註 73, 221， Ｔable 5 “Editions of the 

〔圖四十二〕誠庵古書博物館藏《三綱行實

圖》刪定本(年代不詳)(Oh, “Printing the Samgang 

haengsil-to,”17)。重刊本，插圖與 1490 年刪定

版原版相近，日本早稻田大學藏書。 

〔圖四十三〕日本早稻田大學所藏 

《三綱行實圖》刪定本（己卯 [1579] 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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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精美（即就刪定本而言，筆者所見另兩種刻本，插圖已顯粗糙）。此處所示，為《烈

女》中朝鮮本國之「仇氏寫真」故事。插圖由下至上，依次表現傳中内容（依圖上標號為

序）： 

1.仇氏，益山人，曹敏妻也，年十五，歸曹門，早寡，斷髮，誓不再適。 

2.寫夫真挂壁，陳衣服，日夜哀號，朝夕上食。 

3.出入必告，時物必薦，[不]80 茹蔬歠羹，素服終身。 

4.康靖大王二年（1470）事聞，賜粟旌閭。 

2）與 3）相重叠，即 2）圖示有

「出入必告，時物必薦」，而  3）

則示坐車出入。又 4）圖示貞節

牌坊高聳，足顯「旌閭」之意。

按《續三綱行實圖·烈女》二十八

例，十六例繪有貞節牌坊，正符

合《三綱行實圖》旌表士林家族

的原旨。 

 

（三）《東國新續三綱行實圖》例〔圖四十五〕 

如上所述，《東國新續三綱行實圖》僅包括朝鮮傳記，版式亦相應改變。以筆者所見

唯一版本來看，諺解由天頭移至漢文之後，唯低一格，顯示諺解地位提高；各傳後均無

「頌」、「詩」，插圖亦不及上述《三綱行實圖》刪定本與《續三綱行實圖》細緻，雖然

保持了多時空同圖的傳統，但多簡略至二、三、甚至單一時空。這些改變，應是因篇幅過

於宏大——全書計孝子 742 人、忠臣 99 人、烈女 746 人——而無法悉心雕版刻印之故。

 
Sequel to the Samgang haengsil-to, Revised version” 著錄了 1570 年間 （或 1581 年） 版及 1727 年版，

可參照。 
80  「不」似為衍字。 

〔圖四十四〕申用漑  (1463–1519)：

《續三綱行實圖．烈女．仇氏寫真》(書

頭有手書「萬曆八年七月日潭陽校

上」，萬曆八年即朝鮮宣祖十三年庚辰 

[1580],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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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所示，為《烈女》中「梁氏絕粒」故事。插圖依反時針方向，依次表現傳中内容（依

圖上標號為序）： 

1.梁氏，京都人，士人申效閩之妻

也。夫病篤，梁氏衣不解帶，日夜

禱天，求以身代。 

2.及歿，梁氏欲自決，顧念乳兒而

止。一日，兒病死，梁氏撫尸大慟，

曰：「所以夫死至於今日者，以汝

在也，汝今死，吾事決矣！」時效

閩在殯。 

3.一日，梁氏告舅父尚廉曰：「亡

夫之窆，恐未同穴。今將死，志願

得矣！」絕粒八日而死。 

4.今上朝旌門。 

多重時空同圖這一表現手法，或許是受到佛本生故事圖和佛經插圖的影響，尤其是各時空

之間，常以雲紋間隔，更易令讀者產生此種聯想。比如下圖所示敦煌北魏（386–534）壁

畫尸毗王割肉飼鴿故事 （圖四十六），典出《大藏經．六度集經》卷第一。尸毗王 （又

作薩波達王，King Shibi） 為釋迦牟尼佛前身，發願「布施眾生，恣其所索」。天帝釋

「懼奪己位，欲往試之，以照真偽」，遂令邊王化鴿，己化為鷹，往試尸毗王。以下依圖

四十七「尸毗王本生」勾綫圖上標號為序，依次表現傳中内容： 

〔圖四十七〕尸毗王本生（北魏）（敦煌莫高窟

第 254窟北壁）李承仙勾綫圖，繪於 1953年。 

https://zhuanlan.zhihu.com/p/74730291 

（最後檢索 2021 年 3 月 7 日）。 

〔圖四十六〕尸毗王本生（北魏）（敦煌莫高窟 

第 254窟北壁） https://zhuanlan.zhihu.com/p/74730291 

（最後檢索 2021 年 3 月 7 日）。 

〔圖四十五〕《東國新續三綱行實圖．烈女》卷 5〈梁

氏絕粒〉(影印中央圖書館藏萬曆四十六年[1618]版，首

爾：中央圖書館，1958–59)。 

https://zhuanlan.zhihu.com/p/74730291
https://zhuanlan.zhihu.com/p/7473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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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帝]釋即化為鷹，邊王化為鴿」，鷹逐鴿。 

2.「鴿疾飛趣于王足下，恐怖而云：『大王哀我！吾命窮矣！』王曰：『莫恐

莫恐！吾今活汝。』鷹尋後至，向王說曰：『吾鴿爾來，鴿是吾食，願王相

還。』王曰：『已受彼歸，信重天地，何心違之乎？當以何物令汝置鴿歡喜

去矣？』鷹曰：『若王慈惠必濟眾生者，割王肌肉令與鴿等，吾欣而受

之。』王曰：『大善！』」 

3.「即自割髀肉秤之令與鴿重等；鴿踰自重，自割如斯。」圖示一侍者持刀從

屍毗王身上割肉。 

4.「身肉都盡未與重等」，於是屍毗王舉身坐入秤盤之中。 

5.「天帝即使天醫神藥，傳身瘡愈、色力踰前，身瘡斯須豁然都愈。釋却稽

首，遶王三匝歡喜而去。」圖示屍毗王身體恢復如故，天人眷屬圍繞讚歎。81 

下圖〔圖四十八〕則顯示佛經插圖中每以雲紋間隔各種相關細節。 

按《三綱行實圖》及其續編插圖受

佛教影響，當有其歷史淵源。高麗時期

佛教盛行，佛經插圖與故事應廣爲流

傳。更早時期的新羅僧人慧超 （704–

783），唐朝時在廣州出家，然後前往

印度諸國巡禮，期間見聞著有《往五天

竺國傳》，其中記過建馱羅國：「又此

城東南□里。即是佛過去為尸毘王救鴿

處。」82《往五天竺國傳》殘卷 20世紀

初於敦煌發現，83 則慧超歸唐時，或許

途經敦煌，隨喜各窟壁畫？總之，更

多研究，當可於《三綱行實圖》與佛

 
81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 大正藏 （T） » 第 3 冊 » No.0152 » 第 1 卷 http：//tripitaka.cbeta.org/T03n0152_001（最後

檢索 2021 年 3 月 7 日）。 
82  〔新羅〕慧超原著、張毅箋釋：《往五天竺國傳箋釋》（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82。 
83  See Donald S. Lopez Jr, with Rebecca Bloom, Kevin Carr, Chun Wa Chan, Ha Nul Jun, Carla Sinopoli, and 

Keiko Yokota-Carter, Hyecho's journey： the world of Buddh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Chapter One: “Dunhuan: The Discovery of the Pilgrim’s Account,” 45–58. 

〔圖四十八〕宋刻佛經插圖  

https://www.epailive.com/goodsGallery/13850051?type=1 

（最後檢索 2021 年 3 月 7 日）。 

 

http://tripitaka.cbeta.org/T03n0152_001
https://www.epailive.com/goodsGallery/13850051?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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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藝術的關係，找到更爲可靠的證據。 

但《三綱行實圖》宣揚女德之偏執如斯，卻不利於現實社會中的施行，故而中宗

（1506–1544 年在位） 十二年 （1517 年） 六月辛未 （二十七日） 君臣有諺譯《列女

傳》之議，弘文館啓曰： 

故欲教化之行，未有不自其本而推之，蓋純敬篤恭之道，始於牀笫栣席之微，

而其功極於位天地、育萬物。苟慢忽本領，而徒規規於法度文爲之末，欲厚倫

善俗遠矣！近者道學不明，教化陵夷，閨門之内，褻慢顛紊，無所不至。本既

如是，其末可知！夫婦妒悖，父子反目，兄弟相殘者，比比有之。風俗之壞，

莫甚此時，蓋有由矣！聖上沉潛心學，懋厚人倫，既命撰《續三綱行實》，又

命印《小學》欲廣頒中外。意甚盛也！然《三綱行實》所載，率皆遭變故艱危

之際，孤特激越之行，非日用動靜常行之道，固不可人人而責之。小學之書，

迺切於日用，而閭巷庶民及婦人之目，不知書者，難以讀習矣！乞於群書内最

切日用者，如《小學》、如《列女傳》、如《女誡》、《女則》之類，譯以諺

字，仍令印頒中外，俾上自宮掖，以及朝廷卿士之家，下達于委巷小民，無不

周知而講習之。使一國之家皆正，則乖氣熄，天和應，而人人有親上死長之用

矣！然又有本焉！84 

於此中宗「傳于政院曰：『弘文館所啓之意甚當！其令該曹磨錬施行！』」85 而具體《列

女傳》版本選擇與「磨錬施行」過程，魚叔權 （1510–1573年）《稗官雜記》四有如下記

載： 

嘉靖癸卯[中宗三十八年，1543 年]，中廟出劉向《列女傳》，令禮曹飜以諺

文。禮曹啓請申珽、柳沆飜譯，柳耳孫寫字。舊本本顧愷之畫，而嵗久刻訛，

殊失筆格，令李上佐略倣古圖而更畫之，既成，誤依舊本，書於每卷之首曰：

「漢劉向編撰，晉顧愷之圖畫。」正猶班固「至今血食」之文。使此書傳於後

世，則孰知其為李上佐之畫乎！86 

 
84  《朝鮮王朝實錄》：「中宗十二年六月辛未 （二十七日）」，卷 28，葉二十一下至二十二上。（http：

//sillok.history.go.kr）（最後檢索 2021 年 3 月 7 日）。 
85  同前註，葉二十二上。（http：//sillok.history.go.kr）（最後檢索 2021 年 3 月 7 日）。 
86  〔朝鮮〕魚叔權：《稗官雜記》四，收入朝鮮古書刊行会編：《朝鮮群書大系》，[正] 24 輯続 24 輯

続々 24 輯 別 集 7 輯 （ 首 爾 ： 朝 鮮 古 書 刊 行 会 ， 1909–1906 ） ， 正 輯 第 三 ， 頁 490–491 。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1914684（最後檢索 2021 年 3 月 7 日）。 

http://sillok.history.go.kr/
http://sillok.history.go.kr/
http://sillok.history.go.kr/
http://sillok.history.go.kr/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1914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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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諺譯《列女傳》插圖而言，既是「李上佐略倣古圖而更畫之」，且「誤依舊本，書於

每卷之首曰：『漢劉向編撰，晉顧愷之圖畫。』」，則其原本似與阮氏摹刻本所據原本屬

同一譜系。據韓國《東亞日報》2015 年 10 月 9 日報導，此譯本最近被發現，國立韓文博

物館收購並珍藏於館內。87 但圖像形式似與阮本差異甚大〔圖四十九〕與〔圖五十〕。 

 

 

 

 

 

 

 

 

 

 

 

 

 

 
87  目前已全彩影印並譯為韓文出版，  2（2015）_ （ ）。不過該書出版並非

販售之用，因此市面上無法購得該書。此珍貴圖像由成珉京博士提供，特此致謝。 

〔圖四十九〕朝鮮中宗三十八年(1543)諺文翻譯摹刻劉向《列女傳》卷 4〈貞順〉 召南申女 

〔圖五十〕阮氏摹刻《列女傳》卷 4 〈貞順〉 召南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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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則所選版本乃劉向《列女傳》，以脫離太宗以來，因受《古今列女傳》影響的

「孤特激越之行」，回復劉向《列女傳》中「日用動靜常行之道」。細察上述弘文館所啓

之意，百年之下這一變化，似與其時朝鮮君主所宗儒學相關。要之朝鮮立國五百餘年

（1392–1910），程朱理學始終為其意識主流，而陽明心學中宗時剛剛進入朝鮮，則中宗

之「沉潛心學」，其實情如何，尚需攷辯。但無論如何，心學之以人之心性為主體，抗衡

於程朱理學之以天理規範人物行爲，符合劉向《列女傳》弘揚婦女德能的主旨，更適合於

婦女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主觀能動性。如此，《三綱行實圖》系列與劉向《列女傳》的諺解

本之間，其於朝鮮社會的影響，在文化、階級、性別等等方面便形成有意味的張力。對有

關文本的細讀會幫助我們對於朝鮮婦女史的書寫及兩性關係的瞭解有長足幫助。 

六、餘論：「列女」書寫傳統在越南 

越南「列女」書寫，就筆者有限搜求，目前僅得一種，為黃道成 （約活動於 1841–

1847 年前後） 所作《大南行義列女傳》，其中正文含列女故事十二則，共十三人，起自

越南後黎朝（1248–1789）  最后一代君主昭統帝時期（1786–1789），迄阮朝（1802–

1945）紹治（1841–1847） 年間；附錄則含列女故事五則加上存目一則二人，共七人，從

二徵女王（?–43） 至阮朝。88 這部作品并無插圖，但鑒於從中可以瞭解傳統越南社會的婦

德標準，而向讀者提供較爲全面的漢文化圈婦女道德空間的建構，故特在此作一簡單介

紹。 

最早亦流傳最廣的越南列女故事，當為紀元一世紀二徵姐妹（徵側、徵貳）抗漢復國

事跡，後黎朝史官吳士連於 1479 年後所修编年體通史《大越史越全書》於此有如下評

述： 

徵氏憤漢守之虐，奮臂一呼，而我越國統幾乎復合。其英雄氣槩，豈獨于生時建

國稱王？沒後能捍災禦患，凡遭災，傷水旱，禱之無不應。徵妹亦然。蓋女有士

行，而其雄勇之氣在天地間，不以身之沒而有餒也。大丈夫豈可不養其剛直正大

之氣哉！89 

 
88  〔阮朝〕黃道成：《大南行義列女傳》，收入孫遜、鄭克孟、陳益源合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 13 冊，頁 225–64。 
89  〔後黎朝〕吳士連編著、范公著、黎僖續：〈外紀〉，《大越史記全書》（日本：埴山堂，1884 年翻

刻本），卷之 3，葉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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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乎《大南行義列女傳》作者以「史者甚略，另俟搜訪」，於二徵事跡竟付闕如，僅留存

目。90 此舉或因其時阮越奉清正朔，有所顧忌，不擬以二徵對抗宗主國，引清廷疑忌？但

二徵無疑為越南婦女立下最早表率，此書其他十八人中有四位直接參與政治鬥爭者。較早

有黎中興 （1533–1789） 時期的裴文奎妻阮氏，裴舉兵反黎朝廷，但同黨潘彥覬覦阮氏美

色，竟殺裴謀奪之。阮氏乃 

陰設計殺彥，令置酒張彩於船中，暗伏力士於後，遣美婢唱曲，泝流以迎潘

彥。彥喜極，即來登船，持杯暢欣，力士起而殺之。[阮氏]以頭祭其夫，囑其

二子歸順，而自投於江。91 

又如黃氏欣，痛其夫在參與阮朝開國君主嘉隆帝阮福暎 （1802–1820） 與西山朝皇族阮光

垂 （卒 1802） 對抗中被殺，遂向己方將領密報軍情、「尋奉命間道北歸，招諭豪目，事

泄，為光垂所獲，氏不屈，伏刃而死」，時在辛酉年 （1801）92。又阮氏好，與其夫亦參

與福暎對抗光垂，因所在城池被圍，受守城將領密表，潛出城求援，「為賊所獲，拷掠備

至，終無所言，乘隙投江而死。」93 又有陳氏烈婦，其夫阮朝初年奉命襲擊聚衆作亂者，

為賊將義山射之斃。「陳氏即男裝督兵，進復戰，射殺義山，賊眾悉潰。」94 作者描述此

四氏事跡，雖不免立於朝廷正統及男性父權立場，甚至批評黃氏欣之干預政事、直接參與

軍事行動：「大丈夫之事，婦人何能干？宜其死矣！」95 但也恰恰印證了四氏之剛毅果

決，正源於吳士連對於二徵的表彰：「蓋女有士行，而其雄勇之氣在天地間，」不僅激勵

女子，亦堪激勵大丈夫「養其剛直正大之氣」！ 

餘下十二人，除一例為安南屬唐時期 （602–905） 的陶齊亮母，「以忠義誨亮，亮凶

頑不從，母絕之」96，是母儀楷模，其他則均爲阮朝初期，十八世紀上半葉立志守節的婦

女。但僅二例是國亡主喪、妃嬪從殉，餘者則初無死志，僅在被逼或被勸再嫁時以死相

抗。逼嫁者固然為當地豪强，因悅其色而強聘；勸嫁者則往往為父母舅姑，憐其早寡。這

便從側面反映了阮朝習俗，上自士紳、下至鄉人，寡婦再醮似為社會普遍接受。由此背

景，遂有「兩夫貞節」一事。 

 
90  黃道成：《大南行義列女傳》，同註 88，頁 259。 
91  同前註，頁 264。 
92  同前註，頁 249。 
93  同前註，頁 251。 
94  同前註，頁 263。 
95  同前註，頁 249。 
96  同前註，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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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出阮朝 （1802–1945）中期文人范廷煜 （1849–?）所撰《雲囊小史》中，97作者自

序謂此書乃「錄少時所耳目者」98 ，故或有所本，時間離上述阮朝貞節故事相去不遠。其

略云：有李氏女，「年垂髫，慧麗無匹，且知書，言笑不苟。」父奇之，臨終囑嫁某生。

婚後伉儷甚篤。不久某生病瘋 [麻瘋？——筆者按] ，不願為婦累，乘間逃去。李母迫女

嫁某郡生，生二子。其後郡生擢第登仕，賑災途中巧遇一「丐而士」者。夫人疑其故夫，

驗之果然，遂「勸公館之室，厚廩焉。女自是為窮絝，多其帶，不肯當夕。闔署無有知其

故者。」99 故夫病癒，應試捷南宮，報至署， 

夫人即莊服，就外台前拜曰：「妾不節，無以生焉。幸侍巾櫛，有二男，長以

嗣公，乞以次予新南宮，妾無恨矣！」尋仰藥死。公愕然，迨新進士榮回至

署，乃相述得故。遂以事聞於朝，詔旌之曰：「兩夫貞節。」100 

作者特作如下解說： 

雲史氏曰：「兩夫何以為貞節乎？貞節以兩夫而見也。蓋使其瘋生終身伉儷，

則亦人家好夫婦耳，安得以貞節顯乎？予見世人得素而忘縑，逢新而厭故，或

且左提右挈，東宿西餐。老妓還良，主人猶且貞之。季世少完人，則以為兩夫

貞節也，亦可。」101 

在范廷煜看來，李氏若僅嫁一夫，則正常人間好夫婦，貞節一事，毋庸論及。而李氏不

幸，被迫兩嫁，且故夫失而復得，貞節才成為話題。不過因情況特殊，則貞節似應再加定

義。李氏成就兩夫，助其功名，完其子嗣，已盡到為妻之責，於婦德無虧。何況李氏不忘

故夫，與世人 [似特指男性] 之喜新厭舊、三妻四妾相比，不啻天壤。又若老妓還良，倘

能就此從一而終，尚可視為「貞」，則又因何苛求李氏？作者之論，若在明清中國，殆難

想像；但在阮朝越南，恰恰顯示文化產品一旦進入另一地域空間，便會迅疾植根於其物質

與精神語境，而演化為具有當地特質的生命形式。  

 

 
97  〔阮朝〕范廷煜：《雲囊小史》，收入孫遜、鄭克孟、陳益源合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 19 冊，頁 139–330、159。 
98  同前註，頁 159。 
99  同前註，第 166-167 頁。 
100  同前註，第 167 頁。 
10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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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源於漢代中國劉向的《列女傳》傳統，其後在東亞漢文化圈諸國各有演變偏重。於中

國本土，因應帝制晚期大一統的需要和程朱理學的規範，「列女」逐漸濃縮至「烈女」，

並直接影響了朝鮮婦女道德主流。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與西方合流，而衍變為女傑，直

接導致中國由秋瑾開始的革命激進主義話語。而在越南，阮朝晚期至有「兩夫貞節」這樣

的寬容。對於《列女傳》在東亞漢文化圈的傳衍流變的研究，不僅能夠就東亞婦女史的書

寫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亦可以對其後整個東亞社會政治學術對於人民生活的影響，具體而

微，有更為親切的認識。 

劉向編撰《列女傳》，自始便是圖文並置，故研究《列女傳》兼顧兩者，本是題中應

有之意。兩者均經歷了時間上的傳承與空間上的播延，其間因與不同時空語境的交纏互

動，而有相應形式、載體、內涵等變遷。本文於此作了一些初步梳理，希望就如何切入深

層研究引起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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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Womenôs Moral Space： The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Exemplary 

Women Images in the Sinosphere 

Nanxiu Qian 

Abstract 

The genre of the Biographies of Exemplary Women, initiated by the Han Confucian Scholar 

Liu Xiang （77–6 BCE）, consisted of the texts and illustration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us, 

a study of its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Sinosphere requires examination of both. 

Throughout the two thousand years, this genre has gone through constant changes of forms, 

media, and connotations in its interactions with different spatial and temporal context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ummarize this process, first on its evolution through painting screens, murals, 

stone carvings, and hand scrolls from the Han to the Tang, and then its woodblock versions after 

the invention of the printing technique in the Song. The spread of the illustrated Ming editions of 

the Biographies of Exemplary Women into Korea and Japan further inspired its imitative works 

in these areas.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xcavated materials, this article expects to 

understand how the sociopolit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s influenced the textual 

and imagery construction of women’s moral space in the Sin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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